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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臺中士紳蔡蓮舫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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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蓮舫為清水「蔡源順」家族之後代，曾任臺中區長、臺中市協議會員、臺

中州協議會員等職，是日治時期臺灣中部舉足輕重的士紳，也是臺灣總督府攏絡

禮遇的對象。 

一如臺灣其他大家族，蔡蓮舫也有養子和妾的問題。他的親生子陸續出生後，

兩位養子深感不安，唯恐在家中的地位動搖，乃爆發爭產風波；蔡蓮舫之妾廖貴

由於接連生下三子，加上具有漢學基礎、善於調解糾紛、又會打扮，在家中極受

重視，能發號施令。因此，蔡家的家庭成員組成、發生的家庭問題，可謂臺灣大

家族的縮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不過，妾的地位高，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卻不常

見，因此蔡家也有其特殊性。 

本文主要利用《黃旺成先生日記》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典藏、

蔡蓮舫之孫蔡鎮國先生提供的〈蔡蓮舫家族文書〉，輔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等官方檔案和《臺灣日日新報》撰成。黃旺成曾在蔡蓮舫家中擔任家庭教師，其

1921 至 1925 年的日記記錄了他在蔡家生活的所見所聞，涵蓋食衣住行、人際關

係等各個面向，極為珍貴。其次，〈蔡蓮舫家族文書〉包含照片與蔡蓮舫的各式任

命書、褒揚狀，亦屬第一手資料。本文即透過上述資料，試圖重現 1920 年代蔡蓮

舫的家庭生活。 

關鍵詞：蔡蓮舫、蔡源順、廖貴、蔡伯湘、蔡伯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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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中清水之「蔡源順」家族1 為當地顯赫望族，日治初期財力富甲一方，2 家

族成員蔡敏川（1851-1912）、蔡敏南（1859-1916）晚年曾在牛罵頭街（今臺中市

清水區大街路與文昌街口）共築一幢三層樓洋房，名曰「伯仲樓」，宛如「宮保

第」之於霧峰林家，都是大家族極盛時期的有形表徵。除財力雄厚外，敏川與敏

南先後出任牛罵頭區長；3 敏南之子蔡惠如（1881-1929）曾創辦協和製糖會社、

牛罵頭輕鐵會社，後被派任為臺中區長，亦為櫟社、鰲西詩社成員。4 此外，蔡

蓮舫（1875-1936）更是中部地區舉足輕重的士紳。 

蔡蓮舫，名占開，又稱「九老爹」，1888 年考上秀才，1890 年准補廩生，1892

年准補貢生，隔年因辦理陝西饑饉事宜，捐為候補同知。日治後，1896 年由於捐

助大肚埔羌林庄（今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一帶，位於頂街村最北端，與山陽村交

                                                 
1 「蔡源順」並非人名，而是商號，係由蔡家開臺祖蔡世璉次子八來所創，參見蔡紹斌，《清水第一街：

大街路尋根溯源》（臺北：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75；所謂「蔡源順」家族，指蔡八來

的派下。 
2 根據推估，蔡蓮舫的資產約 30 萬圓、蔡敏南約 8 萬圓、蔡敏貞約 7 萬圓。鷹取田一郎編，《臺灣列

紳傳》（臺北：臺灣總督府，1916），頁 187-188、206。 
3 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88-91。 
4 陳瑤塘主編，《清水鎮志（增編本）》（臺中：清水鎮公所，1998），頁 48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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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處）憲兵屯所之建設費用，並在雲林漢人武裝反抗之際，援助陸軍司令部糧食

與人夫，獲得日本政府特賞。1897 年奉命隨同民政長官水野遵赴日觀光，同年獲

頒紳章，並任牛罵頭辨務署參事。1898 年先後任梧棲港辨務署參事、臺中辨務署

參事，1901 年任臺中廳參事。1912 年獲選為臺灣人代表之一，參加明治天皇的

葬禮。5 1914 年與林烈堂（1876-1947）、林獻堂（1881-1956）共同發起創辦臺中

中學校，捐款 1 萬圓，並任建築委員。6 1915 年任臺中廳臺中區長，1920 年任

臺中市協議會員，1921 年任臺中州協議會員。7  

在事業方面，蔡蓮舫歷任臺中製糖會社專務取締役、牛罵頭輕鐵會社取締

役、彰化銀行監查役、華南銀行監查役、沙轆製糖株式會社監查役、海南製粉株

式會社監查役、大成海上火災保險會社相談役等。此外，1915 年被指定為葫蘆墩

街煙草賣捌人（中盤商），1922 年任臺中州臺中市阿片販賣人（小盤商），1924

年被指定為清水街煙草賣捌人，1928 年再被指定為清水街煙草賣捌人。8  

由前述經歷觀之，蔡蓮舫備受臺灣總督府攏絡、禮遇，以致能擔任基層地方

行政職務和臺人代表，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 

私生活方面，一如臺灣其他大家族，蔡蓮舫也有養子和妾的問題。其正室為

吳黛雲，僅生一女嬌霞，另兩妾林繡雲、張嫩雲均無出，乃以同宗蔡番第四子伯

湘（1895-1977）、蔡阿抵三男伯汾（1895-1984）為過房子。1909 年，蔡蓮舫娶

廖貴（1893-1947）為第三妾，後生三子伯淙（1915-1954）、伯淩（1920-1998）、

伯浚（1923-？）。9 因此，蔡家家庭成員組成可謂臺灣大家族之縮影，具一定代

                                                 
5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掃瞄影像檔），檔號：03047（S6-S9）；

「歲貢執照」、「蔡蓮舫紳章付與證書」、「蔡蓮舫任牛馬頭辨務署參事證書」、「蔡蓮舫任梧棲港辨務

署參事證書」、「蔡蓮舫任臺中辨務署參事證書」、「蔡蓮舫任臺中廳參事證書」，〈蔡蓮舫家族文書〉（臺

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藏）。 
6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葉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 65-70。 
7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蔡蓮舫任臺中區長任命書」、「蔡蓮舫任臺中市協議會員任命書」、「蔡蓮舫任臺中州協議會員任命

書〉，〈蔡蓮舫家族文書〉。 
8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關於蔡蓮舫的生平、經歷，參見許雪姬、楊麗祝、賴惠敏編纂，《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臺

中：臺中縣政府，2010），頁 522-523。 
9 蔡鎮國先生提供，〈蔡蓮舫戶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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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而蔡蓮舫與妻、妾及諸子（養子、親生子）間的互動情形，自然引人好奇，

是一個可以探討的議題。 

近年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而欲研究日常生活史，如有日記，

可對其私領域，以及其在固定空間內重複的行為作較詳細的觀察，亦即唯有日記

才會記錄食衣住行、日常娛樂、宗教禮俗、人際關係等各生活面向，為研究上不

可或缺的史料。不過，蔡蓮舫本人並未有日記、書信等私人文書留存，資料似乎

有所不足。然而，1920 年 4 月至 1925 年 3 月擔任蔡家家庭教師的黃旺成

（1888-1979），10 卻留有這些年的日記，其中記錄了他在蔡家生活的所見所聞。

日記中黃稱蔡蓮舫「東家」、廖貴「四奶」（第四夫人），簡要地書寫其行事和活

動；惜黃旺成在蔡家的時間不長，且 1920 年的日記散佚，目前僅有 1921 至 1925

這 5 年的日記可供參考。雖然在蔡家的發展過程中，有日記可供佐證的年代極短，

且為他人的紀錄，觀察的視角不免有主觀與偏頗之處，但亦可重建蔡蓮舫家庭生

活的部分概況。 

其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有蔡蓮舫之孫、蔡伯淙長子蔡鎮國

先生提供的〈蔡蓮舫家族文書〉，其中一部分為照片，共計 240 張，包含為數眾

多的蔡蓮舫、廖貴、蔡伯淙等蔡家成員的沙龍照、生活照、出遊照等；另一部分

為文書，共計 96 件，以蔡蓮舫擔任公務或參與社會事務留下的各式任命書、證

明書、褒揚狀為主，均屬第一手資料，有助釐清他的公職經歷。 

至於口述訪談，蔡蓮舫的孫輩雖多人依然健在，但他們幼時即離開臺中，對

祖父母的印象模糊，難以採集到較具體的內容，是較為可惜之處。 

本文即以《黃旺成先生日記》和〈蔡蓮舫家族文書〉為主，輔以官方檔案、

《臺灣日日新報》等相關素材，試圖重建蔡蓮舫的家庭生活。不過，所謂家庭生

活，泛指工作、應酬等公領域之外，在家從事的私人活動，包括飲食、服飾、房

                                                 
10 黃旺成，號菊仙，新竹人。1911 年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任教於新竹公學校，1918 年

離職。1925 年起積極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全島性演講活動，並擔任《臺灣民報》記者，成為臺灣民

眾黨的要角。1935 年當選新竹市會議員，1939 年底因反日被拘禁近一年。戰後，任《民報》主筆，

對陳儀多所批評。二二八事件後避往中國約一年，回臺後，遞補為省參議員，前後約兩年。亦曾參

與《臺灣省通志稿》與《新竹縣志》的撰寫工作。參見曾士榮，〈黃旺成日記：跨越不同政權與世代

的日記〉，收於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0），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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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與居住環境、年節與宗教活動、婚喪喜慶、日常作息規律等諸多層面；由於本

文使用的主要資料《黃旺成先生日記》屬他者觀察，對蔡家的前述各項活動雖有

記載，惟多屬片段零星、未成系統，難以歸納分析，因此本文僅聚焦蔡蓮舫與家

人的互動關係，探究其如何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 

時間的斷限方面，《黃旺成先生日記》述及的 1921 至 1925 年，在蔡蓮舫家

族的歷史上，亦有其意義。當時蔡蓮舫的經濟情況並不理想，由於先前經營證劵

生意失敗，積欠臺灣銀行大筆債務，導致鎮日忙於整理清算。然而，他在家庭生

活方面卻是得意的，廖貴為其生下的親生子伯淙日漸成長，伯淩、伯浚也先後出

世，使他在家中得享天倫之樂。其次，隨著「伯仲樓」在 1935 年中部大地震傾倒、

1936 年蔡蓮舫過世，「蔡源順」家族迅速沒落，其速度之快，令人頗為錯愕，但其

沒落的遠因，或許已潛藏於 1920 年代初期的家庭生活中，這亦是筆者所欲查考的。 

在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目前尚未出現專門研究蔡蓮舫的論著，僅一些篇章與

清水蔡家的蔡惠如有關，11 並頌揚他在民族運動中的貢獻。12 惠如屬蔡家二房，

其父敏南本為大房時保次子，後出嗣二房，但惠如平日與蔡蓮舫的互動並不多。 

關於蔡蓮舫出身之「蔡源順」商號的研究，蔡紹斌《清水第一街：大街路尋

根溯源》曾介紹「蔡源順」家族與清水街發展的關係，包括捐資開鑿五福圳、支

持同樂軒戲團、修建觀音廟等，同時，也強調蔡惠如對臺灣民族運動的貢獻。13 謝

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則談到「蔡源順」號與海盜蔡牽的恩怨及其迅速

                                                 
11 例如 2005 年謝金蓉曾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由於謝之夫婿為蔡惠如的外曾孫，因此機緣，

乃收集蔡惠如的影像和詩、詞、文章作品，以及詩友致贈他的詩作和哀悼詩文、祭辭等，並執筆撰

寫〈生平導論﹕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臺〉，論及蔡惠如移居中國、投身民族運動的歷程，並提及

他的感情世界。隔年，謝金蓉出版《青山有史：臺灣史人物新論》，其中有〈重新尋找蔡惠如〉一篇，

但內容大抵摘要自前文。參見謝金蓉，〈重新尋找蔡惠如〉，收於謝金蓉，《青山有史：臺灣史人物新

論》（臺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71-91。 
12 葉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路人：蔡惠如〉，收於葉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北：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10-217；羅有桂，〈臺灣民族英雄人物蔡惠如〉，《大學雜誌》100（1976

年 9 月），頁 25-30；羅有桂，〈臺灣抗日革命志士：蔡惠如〉，《史聯雜誌》2（1983 年 1 月），頁 1-17；

羅有桂、梁惠錦，〈臺灣民族運動中早期的蔡惠如〉，《臺灣風物》26: 3（1976 年 9 月），頁 274-293；

廖振富，〈反抗詩學──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文學探析：以林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

作品為例〉，收於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北：國立編譯館，2007），

頁 93-160；許薰文，〈日治時期櫟社四家詞析論：林癡仙、陳貫、陳懷澄、蔡惠如〉（臺北：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9）。 
13 蔡紹斌，《清水第一街：大街路尋根溯源》，頁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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鵠起與迅速中挫的過程。14 舒坤停在其學位論文〈清代清水地區發展之研究

（1683-1895）〉，論及清水三大家族「蔡源順」蔡家、「蔡泉成」蔡家、「同發號」

楊家15 經營農商，提倡地方文教，捐資興建書院，並在戴潮春事件與施九緞事件

時協助招募鄉勇平亂。16 劉進榮〈清水紫雲巖與地方發展之研究〉則提及「蔡源

順」號興盛情形、蔡家成員簡單的事蹟，以及蔡家與清水紫雲巖、淡水龍山寺等

寺廟之關係。17  

至於蔡蓮舫、廖貴及蔡伯汾、蔡伯淙，2010 年續修《臺中縣志》時，雖為上

述諸人作傳，但並未對蔡蓮舫與其家人的互動有所描述。18  

最後，在家庭生活的研究方面，亦有探討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之論文。例如

吳福蓮研究小琉球漁村婦女的家庭生活，指出當地婦女在家中具有決策權力，自

主性亦高，但卻肯定並尊重夫權的存在，認為自己擁有的權力都是丈夫所賜，顯

示傳統農業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也籠罩漁村社會。19 許敏華探討明清時代金門婦

女的家庭生活，分別從溺嬰與纏足現象、婚俗的特色、婦女的傳嗣責任、貞孝節

烈的表現等面向，呈現金門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20 林絲婷著眼於明清士人家庭

生活中的主婦，發現隨著男性成員普遍不在家，主婦掌握內政的權力不斷擴大。21  

至於臺灣士紳的家庭，有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22 和李毓嵐〈林獻

堂生活中的女性〉兩文，23 觸及士紳與家庭中婦女的關係。廖振富、張明權〈〈傅

                                                 
14 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85-92。 
15 關於「同發號」楊家與清水開發的關係，已有專文討論，參見楊玉姿，〈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

發（一七六○至一八九○）〉，《高雄師院學報》14（1986 年 3 月），頁 71-89。 
16 舒坤停，〈清代清水地區發展之研究（1683-1895）〉（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在職進修班

碩士論文，2007）。 
17 劉進榮，〈清水紫雲巖與地方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頁

82-93。 
18 許雪姬、楊麗祝、賴惠敏編纂，《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頁 88-89、186-187、382-383、522-524。 
19 吳福蓮，〈小琉球漁村婦女家庭生活的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大學考古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9）。 
20 許敏華，〈明清時代金門傳統婦女家庭生活研究〉（臺北：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

士論文，2002）。 
21 林絲婷，〈婦道：明清士人家庭生活中的主婦角色〉（南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2012）。 
22 許雪姬，〈張麗俊生活中的女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臺中：該局，2005），頁 69-121。 
23 李毓嵐，〈林獻堂生活中的女性〉，《興大歷史學報》24（2012 年 6 月），頁 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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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一文，係利用櫟社社長傅錫祺

（1872-1946）之日記，探討他與父母之互動、前後任妻子之關係、以及與兒女

的情誼，並歸納出傅錫祺家庭生活的特色，是較為全面探討士紳家庭生活的作

品。24 此外，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

（1912-1955）》一書，敘及黃繼圖（1912-1974）與其父黃旺成的父子關係，以及

黃旺成在黃繼圖心中形象歷經的轉變；書中對黃繼圖與其妻阮木筆之關係亦有著

墨，指出至戰爭動員時期，雖然黃繼圖曾沉溺酒色，阮木筆曾投入保甲層次的婦

女動員活動，但在每日空襲威脅下，夫妻兩人均「由公向私移行」，回歸家庭。25  

由此可見，無論是蔡蓮舫或家庭生活史的研究，均屬新興領域，本文似乎存

在可發揮的空間。 

二、蔡蓮舫家族簡述 

相傳蔡氏乃周文王之裔冑，派衍河南，以巨族名馳於世，唐宋年間，由河南

濟陽府固始縣徙居福建漳泉一帶。26 乾隆年間，蔡家十六世祖蔡世璉攜妻自福建

泉州府晉江縣古山鄉來臺，卜居彰化牛罵頭（今清水），據傳初因經濟拮据，夫

妻共穿 3 條內褲，疊層縫補重達 3 斤，但兩人仍同心合力，赤手空拳、披荊斬棘，

開墾今臺中市清水區大街路水廠北側神社崎以北、鰲峰山麓之平崗臺地，並肇建

「蔡源益順」家號，至道光年間，已成為當地觀音寺紫雲巖的副總理。27  

世璉公有二子再來、八來（1808-1856），兄弟二人繼承父業，並營糶穀使家

業日隆。未幾兄弟各立門戶，再來繼承「蔡源益順」；八來創立「蔡源順」船郊，

經營樟腦、米穀、山產等貿易，旗下帆船往返於泉州、福州之間，並遠至天津、

北京，不數載即倉庫盈饒，富甲一方。其後，八來因造福鄉梓，獲朝廷封贈資政

                                                 
24 廖振富、張明權，〈〈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 3（2013 年 9

月），頁 125-175。 
25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律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北：稻鄉出版社，

2013）。 
26 蔡江澤著、蔡鎮國提供，〈清水蔡源益順、蔡源順兩家世譜並先世祖之事蹟功德略誌〉，頁 1。 
27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流略誌〉，頁 1。﹝按：本文對於「蔡源順」歷史的敘述，主要

利用蔡家提供之資料，原文即以唐宋年間、乾隆年間來表述時間，故難以查考確切的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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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28 並賜大夫第。29  

八來元配為陳氏閨棗（1808-1893），育有 5 子，分別為孝友、德晉、時超、

懷勳、時洲。1862 年 3 月，戴潮春攻陷彰化縣城，陳閨棗即命三子時超募勇數百

人捍衛鄉里，復隨官軍收復彰化城。光緒初葉，陳閨棗令孝友、時超、懷勳陪同

堂弟時瑤赴福州省城鄉試，適逢颱風，船沉沒福州港口，孝友、懷勳雙雙罹難，

僅時超倖存。他回臺後承父兄遺業，在福州、漳州、泉州、寧波、廈門等地設船

頭行，海上貿易範圍更遠達南洋各大商埠，被譽為「蔡源順」中興之祖。30  

蔡家勢力鼎盛時，即使最兇悍的海盜蔡牽亦不敢侵犯懸掛「蔡源順」商號旗

幟的船隻，據說係因「蔡源順」號曾有恩於蔡牽。31 依李若文的研究，蔡牽會下

令沿海商家出錢協助其軍事行動，並提供銷贓管道；而這些商家，由於向蔡牽納

稅獲得贈旗，航行安全獲得保證，乃與之發展出互惠相生的合作關係。32 由此看

來，「蔡源順」號似乎屬於蔡牽幫的成員。 

相傳日治初期，日方對臺灣的海盜問題苦無對策，後來利用「蔡源順」號引

誘海盜上岸，再予以一網打盡。33 但許雪姬指出，臺灣總督府有一套取締海盜的

做法，包括嚴密檢查入港的中國籍戎克船、出動驅逐艦巡弋海岸線等，故 1917

年之後臺灣沿海已不再出現盜蹤，34 因此前述說法恐有爭議。 

乙未之變時，蔡惠如等蔡家成員曾短暫內渡中國，在臺照料家務的為五房時

洲的長男蔡蓮舫。1896 年 8 月，近衛師團抵達大甲時，他親往奉迎，並籌措、供

                                                 
28 「封贈」指封賜歿者，凡國家有大慶，則授封典於官吏及其配偶，並曾祖、祖父母，而其所授之封

典，必從當該官吏品秩，各有差等，資政大夫是正二品才能得到的封贈。參見織田萬，《清國行政法

汎論》（臺北：華世出版社，1979），頁 178-179。捐封典依乾隆 10 年（1745）例，文武官員不論已

仕未仕，一、二品官捐銀 800 兩，三品官捐銀 600 兩，四、五品官捐銀 400 兩，六、七品官捐銀 200

兩，八品以下捐銀 100 兩，均給封典；到乾隆 38 年（1773）後，八品不踰七品，七品不過五品，五、

六品不過四品，三品武職不過二品。但至籌餉例開，到光緒中賑捐四起，各省多以捐封為主要收入

來源。參見許大齡，《清代捐納制度》（香港：龍門書店，1968），頁 83-84。 
29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流略誌〉，頁 1。 
30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流略誌〉，頁 2；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87。 
31 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88。 
32 李若文，〈海盜與官兵的相生相剋關係（1800-1807）：蔡牽、玉德、李長庚之間互動的討論〉，收於

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十輯）》（臺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

頁 470-472、476。 
33 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88。 
34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面臨的海盜問題〉，收於林金田主編，《臺灣文獻史料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2000），頁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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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軍用物品，召集人夫搬運，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駕臨其宅。隔年 2 月，

蔡又奉日方命令，進行戶口調查，收拾兇器；復獻納金圓及什器木材，募集學生

開設國語（日語）傳習所，獎勵管內庄民子弟學習日語；並與其他富戶獻納 1,000

圓，協助憲兵屯所增築，獲日方頒授勳六等瑞寶章。35 1898 年捐贈牛罵頭警察

署用地；36 又捐金 46 圓賑濟臺中縣因暴風洪水而罹災者；37 1902 年捐金 1,200

圓作為牛罵頭觀音廟修繕費，38 又捐金 30 圓予牛罵頭公學校修繕教室；39 1905

年捐贈沙轆支廳廳舍建築費 1,000 圓，再捐金 1,000 圓作為牛罵頭公學校基本財

產；1906 年日俄戰爭時，獻納 600 圓；1908 年捐 600 圓，作為帝國義勇艦隊建

設義金。40 不過，前述各項捐納總額已達 5,476 圓，但蔡蓮舫從日本政府得到的

回饋，1896 至 1912 年間，除賞狀、木杯外，只獲頒過 4 次事務特別勉勵金，共

計 400 圓，41 所捐遠多於收得，對其財政應會造成一定的負擔。 

由於上述表現，蔡蓮舫受到臺灣總督府的禮遇與攏絡，「蔡源順」號的家勢

因此得以繼續維持。在他護產有功的情形下，「蔡源順」號分家時，今臺中市澄

清醫院、臺中公園一帶的土地均歸其所有。42 依據民間說法，過去臺中市的土地

可以說五分之二以上不是蔡蓮舫，就是林烈堂、吳鸞旂（？-1922）的。43  

在臺北、臺中的士紳文人圈，蔡蓮舫亦有極高的地位，媒體稱其為臺中第一

流人物，44 且「生平交道接禮，從不肯以富驕人。（標點為筆者所加）」45 1899 年

7 月，蔡蓮舫結束在中國的行程回臺，抵達臺北時，學士、文人因慕其名，爭投名

片者頗多，隨後更開宴招待，杯酒論交，極盡唱酬之樂。而他返回臺中後，前來

                                                 
35 「臺灣住民ニ勳章授與ノ儀上申臺中縣大肚上堡牛馬頭街蔡蓮舫」，〈蔡蓮舫家族文書〉。 
36 「寄附臺中縣牛罵頭警察署敷地賞木盃壹組」，〈蔡蓮舫家族文書〉。 
37 「賑濟臺中縣下暴風洪水罹災者賞木盃壹箇」，〈蔡蓮舫家族文書〉。 
38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39 「寄附臺中縣牛罵頭公學校教室其他修繕費金賞木盃壹箇」，〈蔡蓮舫家族文書〉。 
40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41 1903、1905、1906、1911 年各得一次事務特別勉勵金，一次 100 圓，共計 400 圓。參見「自昭和六

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42 謝金蓉編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96。 
43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錄，〈林垂凱先生訪問紀錄〉，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錄，《霧峰

林家相關人物訪談紀錄：頂厝篇》（臺中：臺中縣立文化中心，1998），頁 31。 
44 〈投書三則：應接不暇〉，《臺灣日日新報》，1899 年 11 月 1 日，第 4 版。 
45 〈晤談隨錄〉，《臺灣日日新報》，1901 年 11 月 1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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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的親朋故舊更是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46 其後，為應付每日來訪、投遞

名片者，蔡甚至在宅邸另設一室，名曰「會客應接所」，47 其人氣之高於此可見。 

蔡蓮舫原居大肚上堡牛罵頭社口，1918 年置別邸於臺中市新庄仔庄，48 正

好與林烈堂、吳鸞旂兩家鼎足而三。此宅乃蔡蓮舫買收丸山旅館改建而成，內、

外裝飾採和、洋折衷方式，並有庭園花木的設計。49 此後，蔡蓮舫即長居臺中。 

蔡蓮舫之妹蔡佩錕，於 1898 年 12 月 3 日嫁霧峰林家林烈堂，輿論以為此乃

富戶聯婚，是當時一大盛事。婚禮當天蔡家準備的嫁妝，包括指不勝屈的金銀珠

寶和一般人目所未睹的錦繡絲綢，因過於貴重，迎娶隊伍並有警官護送，路旁觀

者咸嘖嘖稱羨。50 不過，烈堂因體弱多病，十三、四歲時已先娶較其年長的張省 

 

圖一 中年時期的蔡蓮舫 

資料來源：〈蔡蓮舫家族文書〉。 

                                                 
46 〈臺中郵稿：應接不暇〉，《臺灣日日新報》，1899 年 8 月 13 日，第 4 版。 
47 〈投書三則：應接不暇〉，《臺灣日日新報》，1899 年 11 月 1 日，第 4 版。 
48 新庄仔庄位於臺中火車站以東、臺中糖廠以南至臺中路的地段，因形成年代晚於周遭村落而得名，

今臺中市東區新庄里和振興里屬之。參見呂順安主編，《臺中市鄉土史料》（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

會，1994），頁 86；陳國川主持、國立中興大學編纂，《臺中市志：地理志》（臺中：臺中市政府，2008），

頁 375。 
49 〈臺中特訊：蔡紳移眷〉，《臺灣日日新報》，1918 年 5 月 17 日，第 6 版。丸山旅館大約完工於 1908

年，該年報紙曾提及臺中新市街原本草茫茫一片，但當時已有銀行、郵局、丸山旅館等新式建築。

參見稻垣生，〈南部見物（十二）〉，《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2 月 29 日，第 4 版。 
50 〈富室聯婚〉，《臺灣日日新報》，1898 年 12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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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912 年林祖壽與蔡嬌霞結婚式 

資料來源：〈蔡蓮舫家族文書〉。 

為妾，協助侍候照應，其後為求門當戶對，獲蔡家諒解苦衷後，再明媒正娶蔡佩

錕。惜佩錕 30 多歲即過世，烈堂乃再娶陳淑寬為繼室，又納何美為妾。51  

蔡蓮舫與吳黛雲所生之女嬌霞則嫁板橋林家林維源三子 52  林祖壽

（1895-1944）。1911 年 12 月 16 日，林家向蔡家下聘，53 隔年 4 月舉行婚禮。據

載蔡家準備的嫁妝多達 150 箱，前一日即抬進市中，從位於大稻埕六館街的蔡蓮

舫婚儀事務所出發，在鼓樂助陣下，浩浩蕩蕩前往板橋。而板橋街全 800 戶，家

家皆為之懸燈結彩，築造綠門；輿論以為此婚禮場面之壯觀，「無論臺灣僻地，

即大陸之對岸，近今亦必不能多覩此威儀」。54  

若細查板橋林家的婚姻對象會發現，為表現出優於臺灣人的優越感，他們喜與

中國著名大族聯姻，例如林熊徵（1888-1946）娶盛宣懷第五女關頤；林熊祥

（1896-1973）娶宣統太傅陳寶琛之女師桓。日治時期，唯一與板橋林家聯姻的臺灣

                                                 
51 李毓嵐，〈日治時期霧峰林家的婚姻圈〉，《臺灣文獻》62: 4（2011 年 12 月），頁 236-237。 
52 林維源原有一子訓壽，為正室所生，後夭折，越數年仍無子嗣，遂以正室大哥之子為子，即林爾嘉；

祖壽為己出，是第三子，其後尚有柏壽、松壽二子。參見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錄，《林衡

道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26-27。 
53 〈林蔡聯婚〉，《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12 月 21 日，第 5 版。 
54 〈嫁入の荷物〉，《臺灣日日新報》，1912 年 4 月 27 日，第 7 版；〈林本源家婚事〉，《臺灣日日新報》，

1912 年 4 月 28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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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族即蔡蓮舫家，55 可見其地位。不過，這也與林本源舉族內渡中國後，為保護

林家在臺產業，令出生於廈門的祖壽回臺，住板橋，因此未在中國尋找對象有關。56  

黃旺成於 1920 年進入蔡蓮舫家工作，其原為新竹公學校訓導，1918 年因日人

校長上原宗五郎無禮訓話而辭去教職，後與友人創業開設商會，又因經營不善失敗，

才輾轉來到蔡家。57 至於蔡家任用黃旺成的背景，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因

受世界經濟情勢之影響發生經濟恐慌，經營證劵金融生意者多失敗，蔡蓮舫亦受波

及，對臺灣銀行大量負債，勢非整理不可。於是他組織大全興業株式會社，負責整

理資產債務，並請黃旺成擔任常務董事；58 同時，黃亦任其子伯淙的家庭教師。 

《黃旺成先生日記》與蔡家有關的記載為 1921 至 1925 年，當時蔡蓮舫為臺中

州協議會員（1921 年任命、1924 年解職）、臺中市協議會員（1924 年任命），並於

1922 年任臺中市阿片販賣人（小盤商）、1924 年任清水街煙草賣捌人（中盤商）。59 

但由於上述負債問題，經濟並不十分寬裕，1921 年須繳納所得稅預估 2 萬圓以上，

頗感吃力，甚至有人對其建議要向總督請願，以求少納。60 在此情形下，蔡蓮舫曾

向黃旺成感嘆經濟不景氣，而黃替蔡計算財產後，發現入不敷出達十餘萬。61  

這段期間，蔡蓮舫的獲利主要來自鴉片和煙草專賣的收入。根據黃旺成日記

的記載，1922年2月，蔡曾向大甲郡役所提出鹽專賣的申請，但因先前已有人提

出，只得作罷。62 因此，同年3月31日，當蔡蓮舫被臺中市尹川中子安治郎63 召

                                                 
55 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料〉，收於張炎憲、陳美蓉、黎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料（二）》（臺

北：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1995），頁 223。 
56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錄，《林衡道先生訪問紀錄》，頁 30；猪野三郎編，《大正人名辞典》

（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9），頁 606。 
57 李昭容，〈1910 年代公學校教師的時代相貌：以《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17）為中心〉，發表於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年 8 月 19-20 日。 
58 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錄〉，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歷史》（臺北：林

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金會、國立臺灣大學歷史系，1991），頁 86。 
59 「自昭和六年七月至仝九年六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並匿名組合員履歷書）」，第五冊ノ一。 
6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2），頁 161、166。依日治時期臺灣的所得稅率，年收入 10 萬圓者須納 17%之所得稅，即 1.7 萬

圓；年收入 20 萬圓者須納 19%之所得稅，即 3.8 萬圓。蔡蓮舫納稅 2 萬圓，年收入約在 12 萬圓左

右。參見臺灣新民報社販賣部編，《民報家庭寶典》（臺北：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62。 
6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82、254。 
6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2），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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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知自己獲得臺中市鴉片專賣利權後，「歸時滿面笑容」，可見必定有利可圖。64 

此後，他因財政困窘，甚至曾侵用鴉片專賣的收入。65 1924年6月，臺灣銀行與

黃旺成討論蔡蓮舫的債務應如何徹底解決時，即提出欲將其財產全部處分，所剩

債務換作證書與臺銀訂約，並將鴉片及煙草專賣事業充作生活費的意見，而得黃贊

同。66 此議後來似未實行，但仍可看出對蔡蓮舫而言，專賣的收入極為重要，作為

生活費已綽綽有餘。 

不過，蔡家日常生活的品質仍維持相當水準，夜間蔡蓮舫常與廖貴前往戲園

觀賞京劇。67 飲食上亦十分講究，平日用餐分內庭、外間兩區，內庭為蔡蓮舫和

廖貴，外間為黃旺成等職員所食。外間菜色通常為蔬菜以外，加魚一品，雖不美

但亦不惡。68 至於內庭菜色應頗為精緻，蔡蓮舫孫女慎懿指出，經常是從醉月樓

叫半席來享用，69 因此，偶爾若請小酒樓外送魚料理，蔡蓮舫便感不能適口。70 此

外，蔡家還聘請黃旺成、紀居才等多名職員，協助管理家務。 

1918 年之後，蔡蓮舫與廖貴在臺中別邸同住，正室吳黛雲則居於社口舊家，

至於蔡蓮舫父母則早已亡佚。1920 年代初期，兩位養子伯湘、伯汾先後完成在日

本的學業，回臺任職。其中，伯湘畢業於日本學習院、明治大學商學科，服務於

臺灣銀行，之後擔任板橋林祖壽的家長（帳房）；71 伯汾幼時即赴日，寄入武士

出身之大久保高明家中，受其嚴格管教，先後就讀日本曉星中學、名古屋第八高

等學校，其後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1919 年任司法官試補，1923 年升任判

事，是第一個臺灣人判事。1924 年回臺，於臺中市開業律師。72 此外，三名親

                                                                                                                                      
63 川中子安治郎：日本明治法律學校畢業，1920 年地方制度改正後，由澎湖島廳長轉任高雄郡守；隔

年元月，接任臺中市尹，在臺中留下許多公共工程建設。為人圓熟。參見椿本義一，《臺灣大觀》（臺

北：成文出版社，1985），頁 41；泉風浪編，《臺中州大觀》（臺北：成文出版社，1985），頁 34。 
6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15。 
6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2），頁 278。 
6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3），頁 202。 
6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11、314、318。 
6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50。 
69 許雪姬訪問、陳雅苓錄音，〈蔡慎懿女士訪問錄音檔〉（未刊稿），2013 年 2 月 7 日，於臺北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722 室。 
7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18。 
71 蔡江澤著、蔡鎮國提供，〈清水蔡源益順、蔡源順兩家世譜並先世祖之事蹟功德略誌〉，頁 13。 
72 蔡江澤著、蔡鎮國提供，〈清水蔡源益順、蔡源順兩家世譜並先世祖之事蹟功德略誌〉，頁 13；許雪

姬、楊麗祝、賴惠敏編纂，《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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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中，伯淙受教於黃旺成，1922 年進入小學校就讀；73 伯淩和伯浚則出生未久。 

在家中，蔡蓮舫對廖貴寵愛有加，對三名親生子亦呵護備至，與二名養子則

隱約有一些矛盾情結存在，以下即依序論述。 

三、與愛妾廖貴之關係 

蔡蓮舫正室吳黛雲，為彰化世家吳汝輪長女，74 與第二妾張嫩雲住在社口，

一年家費約 2,200 圓，由蔡支付，75 但平日與他互動不多。1921 年間，吳黛雲因

肺炎住進臺中醫院，雖安排住進一等病房，並由院長中川幸庵親自診察，但起初

幾日蔡蓮舫卻未前往探望，76 即使可能因受制於廖貴，但兩人感情之疏離由此可

見。至於大妾與二妾，因並未生下子嗣，與蔡蓮舫的接觸更少，蔡甚至有與其離

異的想法。1921 年 8 月，蔡蓮舫打算與張嫩雲離婚，雙方均已同意，但竟被保正

趙火阻止，導致申請書無法提出。趙火舊為蔡家雇人，此舉係為維護蔡蓮舫的名

譽，出發點並非不善，77 因而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仍得繼續維持，不過蔡的心思

早已全放在第三妾廖貴身上。 

廖貴，又名碧紅，豐原人。1909 年嫁給蔡蓮舫為妾，此後為他生養 3 子，十

分得寵。蔡時常不避嫌帶她參與各種應酬場合，並親自教讀漢文，後延師教導，

久之不僅懂中文，亦能通日語。78 廖貴雖未接受任何正規學校教育，但在蔡蓮舫

的呵護下，全然脫胎換骨，成為具備相當學識與閱歷的女性。 

依據《黃旺成先生日記》記載，蔡蓮舫曾聘請家教專門指導廖貴，研讀的教

材為中國的各種教科書，均是黃旺成未曾涉獵的。79 加上廖貴自學甚勤，故其漢

學具有一定基礎；廖貴曾拿舊時的習字冊與漢詩作品請黃旺成指正，黃認為其字

                                                 
7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14、128、130。 
74 許雪姬、楊麗祝、賴惠敏編纂，《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頁 524。 
7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05-30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00。 
7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92-195。 
7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253、389、390。 
78 許雪姬、楊麗祝、賴惠敏編纂，《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頁 382-383。 
7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54。 



1920 年代臺中士紳蔡蓮舫的家庭生活 65 

體甚美，而漢詩造詣雖未十分成熟，但也頗具詩意，若再點綴幾個字便是不錯的

作品。80 此外，廖貴還會演奏風琴，有時不忘露一手，以愉賓客。81 她也曾招黃

旺成討論古今道德之不同，以吳漢殺妻82 為話題，顯示其胸有點墨。83  

其次，廖貴口才極好，擅長替人調解糾紛，例如六佬爹蔡敏熙次子江哲

（1893-1942）與其母（六舍娘）的紛爭，經族親屢次調停，仍難解決。84 後來

是廖貴充當「魯仲連」出面斡旋，才使母子會面，達成圓滿結局。85  

再者，廖貴的衣著打扮向來時髦，常以洋裝出外觀劇；86 也曾穿上海式的服

裝，再戴帽子，往媽祖宮燒香，使眾人爭睹，造成騷動。87 論者指出，1930 年

代起，洋裝與旗袍才成為臺灣女性普遍的穿著，而廖貴於 1920 年代初期即在公

共場合做此種打扮，可說是走在流行最前端的臺灣女性。88  

再次，廖貴胸懷大志，1921 年打算成立公司，前往漳州購買土地經營；89 1922

年計畫運用自己的資金，組織芭蕉會社，以投資獲利，90 而忙著查商品、問貨價。91

她也想漫遊中國各地，認為如此方能滿足。92 對女子而言，此種氣魄實屬少見。 

                                                 
8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92。 
8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26。 
82 吳漢殺妻：漢朝時有一總兵名吳漢，守潼關，娶王莽之女為妻。王莽篡位後，下令捉拿漢宗室劉秀。

吳漢守關時捉到劉秀，此時其母卻告訴他，王莽是他的殺父仇人，現在應該為父報仇，命他殺死王

莽之女。吳漢乃持劍欲殺妻，卻不忍下手，其妻得知實情後，便自刎而死；吳漢之母也上吊自殺。

此後，吳漢便死心塌地追隨劉秀打天下，後來成為漢朝中興名將。參見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0。 
8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0。 
84 據稱此事導因於六舍娘守寡 30 餘年，卻在 50 多歲時與情夫生下一女，蔡江哲無法接受，欲提出訴

訟，但六舍娘完全否認該指控，哭訴其子不孝，誣其通奸懷孕，損其一生名節。參見黃旺成著、許

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297-298、307、310。 
8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8。 
8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34；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28。 
8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67-68。 
88 參見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南投：國立暨

南國際大學歷史學系博士論文，2012），頁 106-107。 
8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93。 
9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08。 
9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78。 
9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212。 



66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 

 

圖三 1920 年代初期穿著西式宮廷服飾的廖貴（左為蔡伯淙） 

資料來源：〈蔡蓮舫家族文書〉。 

此外，廖貴偶爾也會做些家務，包括清潔櫥櫃、整熨衣裳、監督下人清掃等；93 

有時則會端出自製春餅、手工意麵、瓜肉點心，請蔡蓮舫、家中職員與訪客品嚐。94  

由於學識好、口才佳、又擅長打扮，加上替蔡蓮舫生下親生子嗣，因此，蔡

對廖貴寵愛呵護備至。舉例而言，廖貴有吸食鴉片的習慣，蔡蓮舫時常事先幫廖

貴將鴉片裝進煙管，甚至因忙於裝煙，拒絕出面接待來訪的賓客。95 1923 年，

廖貴懷三子伯浚時，蔡蓮舫更斥資 7,000 圓，在庭園後方增築家屋，供其臨盆生

產用。96 產後，廖貴身體發熱、略有不適，蔡蓮舫即請知名婦科醫師國友良茂97 到

                                                 
9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3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

二五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 62。 
9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7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

二四年》，頁 17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18。 
9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0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98。 
9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40。 
97 國友良茂：1885 年生，日本千葉縣人。1910 年畢業於千葉醫學專門學校，1917 年來臺，服務於臺中

醫院，並擔任產婦人科醫長；1929 年開設國友醫院。參見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年

版）》（臺北：該社，1943），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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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連續數夜住蔡家看護，照顧可說極為周到。98 1923 年年底，廖貴計畫與林

烈堂家族同往上海遊玩，再至香港替林垂拱娶親，99 蔡蓮舫即安排醫生隨行，以

利照顧，考慮人選包括李君曜、100 陳茂堤、101 鄭邦吉102 等人。但李君曜要求舟

車必須同等待遇，引起廖貴不滿；陳茂堤除提出舟車同等外，更要求豐厚報酬，

廖貴即認為人因其富，故多求之。幾經波折，最後決定用李君曜。103 廖貴抵達

上海後，即發電報回家，要求盡速匯金千圓，讓蔡蓮舫大感緊張，以為她發生意

外，片刻之間便叫傭人上樓 10 次，商議此事，隨後發電報至上海、香港等處查

問消息。不久廖貴回電報，表示並未與林家同行，但上海趣味甚多，開銷恐大，

請先送金做準備。蔡蓮舫閱後才略解疑團，104 對廖貴的在乎於此表露無遺。 

廖貴在家中地位極高，例如與蔡蓮舫、蔡伯淙一同至樂舞台看戲後，眾人皆

步行回寓，只有她一人乘車。105 而她平日晚睡晚起，每到下午才起床，亦無人

敢有意見；不過，蔡蓮舫曾私下批評：「好睡、善居功、言詞全不相讓。」106 伯

淙亦曾向老師黃旺成抱怨：「我的老子不在，媽媽睡覺，實在寂寞得很。」107 同 

                                                 
9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253、254。 
99 林垂拱為林烈堂長子，1923 年底在香港與陳瓊珍結婚。不過，林垂拱先前曾娶瓊珍堂姊陳瓊碧（進

士陳望曾之女，居香港）為妻，但瓊碧生女時因難產而過世，年僅 26 歲。參見李毓嵐，〈日治時期

霧峰林家的婚姻圈〉，頁 261。 
100 李君曜：1896 年生，彰化人。畢業於臺北醫學專門學校、日本醫科大學，曾為慶應義塾大學研究生，

後在彰化開設曜生醫院。戰後歷任彰化市參議會議長、彰化市農會理事長、彰化銀行監察人等職。吳

銅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頁 122。  
101 陳茂堤：臺北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在臺中市開業。之後進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專攻產婦人科，

1935 年取得博士學位。回臺後在臺中市開設茂堤產婦人科醫院。戰後任臺灣醫學會臺中分會理事、臺

中市醫師公會理事長、臺灣省參議會議員、臺中市醫師公會顧問。參見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

鑑（昭和十二年版）》（臺北：該社，1937），頁 516；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年版）》，

頁 267；吳銅編，《臺灣醫師名鑑》，頁 87。 
102 鄭邦吉：1907 年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新竹北門街開設橘井醫館。之後到中國華南視察各地風

土，回臺後，曾在新竹醫院、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工作，再到臺中牛罵頭（今臺中清水）任地

方公醫。1934 年曾要求加入櫟社，因林獻堂與林幼春反對未果。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

生日記（一）一九一二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立中正大學，2008），頁 159；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382。 
10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56、358、373、384。 
10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414-416。 
10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52。 
10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4。 
10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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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中年時期穿著大襟式馬甲的廖貴 

資料來源：〈蔡蓮舫家族文書〉。 

時，廖貴可能因頗具自信，行事較為高調，黃旺成乃有以下批評：「其口舌之能

辯、頭腦之明哲，堪稱巾幗鬚眉，而鋒露而不能藏者，又其短也，才德難兼，為

普天下才女深嘆惜焉。」108 可見黃承認廖貴為才女，但認為她鋒芒太露。 

為引起蔡蓮舫的注意與重視，廖貴會適時以自殺要脅，或裝瘋、裝病。1921

年 9 月 15 日晚間，廖貴僅因蔡蓮舫勸其早點吸食鴉片、就寢，竟然吞下鴉片灰，

企圖自殺。隔天凌晨，蔡蓮舫急請張灥生109 到府，替廖貴洗胃。不料，廖貴大

吵大鬧，咬斷塑膠管，導致眾人大費氣力，蔡蓮舫只好兩度下跪求情。後來，廖

貴又裝狂作痴，直鬧至天明。蔡蓮舫甚至告訴黃旺成，若廖貴自盡而亡，他也要

隨行於地下，屆時欲將伯淙、伯淩兩幼子託孤於黃，可見他對廖貴用情之深。110 

此後廖貴似乎食髓知味，只要與蔡蓮舫起衝突，便裝病發怒，全家不得安寢；有

時也假裝服毒。111 1923 年 5 月 3 日夜，廖貴復自云吃下阿片，親見鬼物，明午

                                                 
10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8。 
109 張灥生：1889 年生，彰化人，張晏臣三子。1910 年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後到臺北林本源博愛

醫院任職；1912 年在臺中市開設博愛醫院，專長為小兒科。歷任臺中市協議會員、臺中市衛生委員、

臺中州協議會員等職。1925 年獲授紳章。參見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年版）》，頁

234。 
11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290。 
11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1-2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

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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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死無疑，一下目瞪口呆，一下作囈語狀，頗為嚇人。但眾人心知肚明，皆知她

以此為手段，挾制其夫。112  

對蔡蓮舫身邊的婢女，廖貴防範極嚴，以免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例如罔市身

體突然局部糜爛、兩腿突腫，廖貴便懷疑她與蔡蓮舫有染，乃對其嚴加拷打，並強

迫她前往國友醫院接受診察。其後，又囑咐黃旺成前往醫院探詢病因，但原因據云

未詳。113 此外，辭退伯浚的乳母阿泡，因其年少具姿色，蔡似乎有戀戀之意。114  

然而，廖貴雖牢牢掌控蔡蓮舫，但自己由於讀過些書，受維新思想的影響，

並不似傳統貴婦深居閨閣，反而大方與男子社交，言詞常無所顧忌。例如楊基印

到蔡府拜訪時，廖貴即下樓與他談天說地，舉止自若；115 懷伯浚時，由於胎兒倒

置，生產恐有橫生的可能，廖貴乃延請醫師國友良茂來聽診，並與其侃侃而談。116 

某天午飯過後，廖貴拿出九連環要大家解一解，即公然牽起身旁男子的手，說要

這樣解、那樣解，逾越了男女相處的分際。117 廖貴尤其對蔡家的中文教師錢澤身118 

似乎有特別的好感，對其照顧極為周到，引起家中職員側目。 

某日上午，蔡蓮舫閱報後欲如廁，因有病體弱，不慎失足跌倒，撞傷鼻子，

流血甚多，家中職員無不擔心。當時廖貴還在夢鄉，直至下午才起來，卻依然談

笑自如，全不以蔡之傷勢為意，當晚還替錢澤身整頓書房，並囑咐黃旺成替他選

擇壁聯。119 1924 年 11 月，蔡蓮舫到臺北辦事，由於天寒，乃打電話回家，要求

寄綿裘北上，廖貴卻推說難找，遲遲未能寄去。120 隔天她卻有時間替錢澤身布

置房間，使其猶如洞房花燭夜之新房，令家中職員不解其居心為何。121 某夜，

錢澤身正與黃旺成吃文旦談笑時，廖貴專程上樓送文旦與衛生紙，似乎太過親切

                                                 
11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76。 
11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15。 
11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40。  
11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26。 
11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63。 
11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60。 
118 錢澤身，江蘇六合人，祖居杭州，因洪楊之亂移居南京，再移六合，乃錢塘射潮英雄錢鏐之後裔，於

1924 年 8 月底來到蔡家，時年 21 歲，廖貴乃順便向他學習北京語，而有進一步相處的機會。參見黃

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280、292。 
11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05-306。 
12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54。 
12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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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違人情，黃深盼將來不要發生有害蔡家顏面的事情才好。122  

錢澤身曾告訴黃旺成，廖貴親口告訴他，對他的待遇與蔡蓮舫一樣，且曾拉

他的手同飲，招他同出步月，甚至夜半入其室讀書。前述舉動讓錢深感困擾，屢

屢欲辭職，但礙於蔡蓮舫的顏面，才打消此念頭。123 不過，廖貴與錢澤身的後

續發展，因 1925 年 3 月黃旺成離開蔡家，未留下相關記載，不得其詳。 

廖貴由於對蔡蓮舫極具影響力，其弟廖世珍亦進入蔡家擔任職員。世珍品行

不端，例如沉迷賭博、行為放蕩等，124 出門在外又重排場，到新竹竟在日之出

館飲食、住宿塚乃家，旁人以為與其身分並不相當。125 起初，蔡蓮舫對妻舅極

為照顧，甚至拜訪警察署長，欲替其取得鴉片小賣的資格，但日方認為世珍過於

年少，對社會又無貢獻，因而無法獲得許可。126 其後，蔡蓮舫認清世珍深入迷

途，必無回頭之日，欲完全免除其在蔡家的權力，考慮另僱一人以代其職。127 但

不久即爆發世珍盜領蔡家收益、虧空家費的事件。 

1922 年 4 至 12 月間，廖世珍總計盜領蔡家鴉片收入及現金 1,500 餘金，更

侵用家費三、四百金，總計約 2,000 金，盡花費於酒色場所。128 蔡蓮舫即邀岳父

前來談判，世珍乃託黃旺成向蔡說項。129 此時廖貴竟然護短，反而積怨於黃旺

成等家中職員，認為是他們糾舉所致，黃對此大感不滿。130 隨後，黃旺成也責

怪廖貴亂言無理，但廖貴仍舊坦護其弟，黃遂責怪她的不是。131 該年 12 月 8 日

起，世珍即不知去向，132 廖貴仍極盡保護其弟。133 12 日晚間，世珍回到蔡家。134 

此後，世珍自行開設、經營精米所，135 但與蔡家仍有互動。惜世珍事業尚未起

                                                 
12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09。 
12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30。 
12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82、191、254。 
12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89。 
12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17。 
12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60。 
12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02。 
12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04。 
13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06。 
13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07。 
13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10。 
13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12。 
13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413。 
13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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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又喚妓作樂，136 復好飲，137 未能改過遷善。 

不過，廖貴擅於交際的特質，曾於 1930 年代被臺灣總督府相中，從事夫人

外交。為中日親善，她被派往南京、福州，結交福建省主席陳儀、閩地要人薩鎮

冰（1859-1952，1922 年曾任福建省省長），138 欲邀請他們的夫人到臺灣觀光；139 又

在陳、薩兩人的介紹下，欲至南京訪問蔣介石、汪精衛、林森等人，希望邀請他

們的夫人到日本觀光。140 當時日本駐中國各領事館還將廖貴在當地活動的情

形，上報至外交機構，可見她深受日本當局重視。141 因此，廖貴扮演臺、中、

日三地婦女橋梁的角色，有其不凡之處。但是，由於她在中國花費過鉅，時常令

人在臺變賣田產，以應交際之資，成為日後家道漸衰的原因之一。142  

1936 年蔡蓮舫過世後，廖貴仍持續穿梭於達官貴人間，1942 年曾作東請臺

中州知事森田俊介、陳炘等人宴飲；143 且曾至霧峰拜訪林獻堂，言知事夫人靜

江欲與本島重要婦人相會。獻堂之妻楊水心聞言後，即與陳炘夫人謝吻（後改名

謝綺蘭）同往會之。144 廖貴儼然臺中婦女領袖，亦有其過人之處。 

廖貴於 1947 年 1 月間過世，2 月 8 日出殯，林獻堂為其友人總代。145  
                                                 

13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40。 
13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181。 
138 薩鎮冰：近代中國海軍將領，字鼎銘，福建福州人。先世為色目人，原籍雁門（今山西代縣）。1869

年考入福州船政學堂，學習航海駕駛；1877 年留學英國格林尼次海軍學校。回國後分撥到南洋水師，

任炮艦大副。1882 年調任天津水師學堂教席，1886 年調任威遠兵船管帶，後以參將銜升任精練左營

游擊。甲午戰爭時，參加威海衛之役，北洋艦隊覆沒後，被革職回鄉。1896 年出任吳淞炮臺總兵官，

1905 年升任總理南北洋海軍，兼廣東水師提督。辛亥革命後，1917 年任海軍總長，1920 年代國務總

理，1922 年任福建省長。1933 年被蔡廷鍇等組織的福建人民政府聘為高級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立後，為全國政協委員，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參見張文達編，《中國軍事人物辭

典》（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 484。 
139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藏〈蔡蓮舫家族文書〉中，包括薩鎮冰家眷薩李琪雲、薩羅金輝贈送

廖貴之個人照，可證明她與薩家婦女確有來往。 
140 在上海總領事石射猪太郎給在南京總領事須磨彌吉郎殿，「要注意臺灣人廖氏貴等ノ動靜ニ關スル件」，

昭和 10 年（1935）3 月 19 日，〈要視察臺灣人關係雜纂本邦人ノ部 臺灣人關係〉（東京：外務省外

交史料館藏），檔號：I,4,5,2,2-2-2。 
141 在福建總領事宇佐美珍致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要注意臺灣人廖氏貴ノ行動ニ關スル件〉，昭和 10 年

（1935）4 月 24 日，〈臺灣人關係雜件〉（東京：外務省外交史料館藏），檔號：A,5,3,0,3-2。 
142 許雪姬訪問、陳雅苓錄音，〈蔡慎懿女士訪問錄音檔〉（未刊稿）。 
143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2007），頁 21。 
144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年》，頁 67、72。 
145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2011），頁 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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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廖貴可說是一位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女性，一方面她的身分是妾，

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未曾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另一方面由於蔡蓮舫親自教導與

延師教讀，使其具備知識，能作漢詩、彈風琴，甚至吸收當時男女社交公開的新

思想，加上蔡時常帶她出席公開場合，也使其具備一定的閱歷；廖貴還具備頭腦

明晰、辯才無礙等特質，使她與一般傳統女性有所不同。 

此外，廖貴雖為妾，但與傳統的妾有極大的差異。依郭松義的研究，妾多半

由金錢購置或婢女升格而來；在居室安排上，妾必須安頓於偏房，故妾又稱偏房、

側室。因此，通常妾在家中地位甚低，更有人聲稱作妾者不許著紅裙，除非嫡妻

亡故後，得丈夫或公婆中意，被扶為正室，才能改變其社會地位。民間乃有「雖

家貧，恥為人所妾」、「婦女重名分，不為人妾」的說法。146 反觀廖貴，由於正

室吳黛雲未與蔡蓮舫同住，成為臺中蔡宅唯一的女主人；又因其他妻妾皆未生下

男丁，唯獨她連生 3 子而備受寵愛，故能在家中發號施令，亦能以女主人之姿接

待訪客，平日也常以時髦的裝束，出現在公開場合。綜上所述，除了欠缺名分之

外，廖貴實質上已與正妻無異。 

四、養子與親生子的差別待遇 

蔡蓮舫正室吳黛雲僅生一女嬌霞，為延續子嗣，乃收養伯湘、伯淙為子，迨

納廖貴為妾後，廖先後生下伯淙、伯淩、伯浚三子。蔡蓮舫提攜兩位養子頗為盡

力，但卻曾與之發生爭產風波；對親生子則十分疼愛。以下將蔡蓮舫與養子及親

生子的互動敘述如下。 

（一）爭產風波 

兩位養子伯湘、伯汾與蔡蓮舫的關係表面和睦，但私下卻暗潮洶湧，特別是

廖貴對兩人極為猜忌。廖貴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且替蔡蓮舫生下親生子，兩位養

子倍感威脅，故聯合正室吳黛雲，爆發爭產事件。 

                                                 
146 郭松義，〈倫理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北京：商務印書館，2000），頁 337-385；郭松義，《中國

婦女通史•清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頁 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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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1 月，伯湘、伯汾回臺，與林祖壽計議（祖壽之妻蔡嬌霞為吳黛雲之

女，吳氏常與女兒同住板橋），擁吳黛雲欲分爭財產，並放話若不接受要求必出

野蠻手段。蔡蓮舫大為震怒，怒斥二養子及女婿祖壽，並向檢察官土屋達太郎傾

訴苦衷，求其保護；又訪松本警察署長，147 由警察署派特務巡查跟蹤養子，以

防止其惡行。148  

其後，松本署長至蔡家，表示林祖壽等人曾向他說明此事件，且向臺中州知

事加福豐次訴說蔡屢受廖貴蒙蔽。蔡蓮舫聽後詳細辯解，署長頗為了解同情。149 

事情傳開後，楊肇嘉（1892-1976）、陳基成、蔡柏初、150 蔡敏庭151 等均至蔡宅

拜訪，欲調停此紛爭。但蔡蓮舫決定尋求官方力量介入，乃拜訪加福知事，談其

家庭風波始末，決定由松本署長出面斡旋。152  

最後的結局是由加福知事、警務部長伊藤兼吉、松本署長出面，勸蔡蓮舫繼

續補助兩位養子的學資，並負擔此次返臺旅費，且不與吳黛雲離婚；並召伯汾兄

弟前來向蔡謝罪，因而圓滿解決。153 1 月 22 日，兩位養子欲返東京，特地向養

父辭行，蔡蓮舫下樓相見，但兩兄弟卻默默無言。154  

日治時期有關臺灣人之間的親屬繼承事項，大抵以舊慣為規範依據，當時妻

子在家產繼承方面沒有權利，只有在夫死無子的例外情況下，才可能有某些權

利。155 其次，家產的分配是以「房分」為前提，但只有生下男丁才能成為家產

意義上的「房」，進而有權參與家產分配。判例曰：「從本島舊慣來看，夫死而無

親生子或過繼子者，妻並不當然繼承夫之家產，於妻能孀守，而由親族協議選定

                                                 
147 松本警察署長：東恩納盛益，後改姓松本。1865 年生，時任臺中警察署署長。參見臺灣總督府編纂，

《臺灣總督府職員錄（大正十年版）》（臺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 292。 
14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4、6。 
14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4。 
150 蔡柏初：1873 年生，清水人，蔡為章長男。漢學造詣深厚，能詩文，為地方名資產家。歷任清水街協

議會員、學務委員、清水信用組合監事、清水製冰會社取締役等職。參見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

士鑑（昭和十二年版）》，頁 152。 
151 蔡敏庭：1879 年生，清水人，為地方名望家，1917 年獲授紳章。歷任牛罵頭區長代理、清水街協議

會員、牛罵頭輕鐵株式會社支配人、臺中輕鐵株式會社取締役、新高軌道株式會社監查役、清水製冰

株式會社社長等職。參見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年版）》，頁 152-153。 
15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18。 
15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2-34。 
15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6-37。 
155 曾文亮，〈臺灣家產制度的演變〉，《思與言》40: 1（2002 年 3 月），頁 277、290。 



74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 

過繼子之前，尚難謂其能繼承亡夫遺下之家產。」156 因此為確保其老有所終，

未生下男丁的妻妾往往會收養養子，將來才可透過其參與家產分配。前述伯湘、

伯汾擁吳黛雲爭取財產，由於妻子並無財產繼承權，況且當時蔡蓮舫依然健在，

為何吳仍捲入其中？較可能的解釋是伯湘、伯汾為吳黛雲養子，在蔡蓮舫未來可

能將財產只分給親生子的情形下，與吳形成利害共同體，故聯手出擊。 

（二）蔡伯湘娶妾糾紛 

爭產風波平息後，1921 年 4 月，蔡伯湘自東京回臺，打算入臺灣銀行任職，

蔡蓮舫為此特別託黃旺成寫信給東京臺銀的要員，並親自拜訪檢察官土屋達太郎

長、松本署長，請其玉成此事。157 其後，伯湘乃有機會於 5 月 20 日搭船，順利

前往東京臺銀任職。158 不過，他之後寫信向蔡蓮舫要求每月補助金 70 圓，讓蔡

大感不悅。159 隔年（1922）6 月，伯湘調回臺北，只要有事回臺中，晚飯後時常

特地至蔡宅為蔡蓮舫裝鴉片、當雜役，也常買羚羊角、犀角、香水梨等物孝敬，

頗善盡子職。160  

伯湘當時已婚，但又結識一位名叫阿米的妓女，且已替他生下一男，伯湘因

此欲娶其為妾，並認養其子，故託黃旺成向蔡蓮舫商量此事。蔡認為需觀阿米之

身價，並查其所生之子果為伯湘骨肉與否，而未有定論。此時廖貴竟帶人引伯湘

偷觀安田診所某位護士，欲介紹作其妾，意圖轉移伯湘的注意力。161 由於娶妾之

事未獲家中允諾，伯湘在失望之餘飲酒消愁，並出現粗暴行為，指責黃旺成辦事

不力，162 與蔡蓮舫的關係更出現裂痕。但蔡認為伯湘結婚不得其人，是其自誤。163 

至 1924 年 7 月底，伯湘仍決定娶妾。164  

                                                 
156 大正 10 年（1921）控民第 584 號判例。參見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纂、小森恵編，《臺灣總督

府覆審•高等法院判例（自明治 29 年至昭和 18 年）》（東京：文生書院，1995），第 12 冊，頁 513。 
15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44、147。 
15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2、165、169、170、172。 
15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87。 
16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86、187。 
16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36-337。 
16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28。 
16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242。 
16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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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0 月，伯湘調派至新竹，租屋與家具事宜全由黃旺成透過人脈一手

安排。165 不久，伯湘離職，改至板橋林祖壽處擔任家長。166 黃旺成雖曾幫過他，

然而伯湘在新竹時卻四處向人訴說黃的不是，167 甚至捏造事實，放話說黃表示

若非自己待在蔡家，蔡家不知要變成怎樣。此話亦傳入蔡蓮舫耳中，168 據推測，

由於伯湘向蔡蓮舫進讒言，成為日後黃旺成離開蔡家的原因之一。169  

（三）蔡伯汾創業問題 

1922 年 7 月，另一養子伯汾學成回臺，蔡蓮舫、林烈堂、林瑞騰特別設宴招

待。170 之後，蔡蓮舫同他拜訪臺中州知事常吉德壽，知事極力勸誘伯汾歸臺出

任行政官。171 據黃旺成觀察，自伯汾歸來，廖貴即生病（不知病之真假）且有

神經過敏之狀。172 當時蔡蓮舫設宴招待伯汾，又擔心不邀廖貴參加恐另生風波，

乃以家中職員名義請她出席，顯示，亦知廖貴對伯汾的猜忌。173 後來伯汾到日

本京都赴任，蔡蓮舫囑咐黃旺成電匯 2 百金與之，也唯恐廖貴察覺。174  

1923 年，伯汾欲辭豫備判檢事175 之職，回臺開設律師事務所，起初蔡蓮舫

託黃旺成寫信阻止，但其心意已決，遂於年底回臺籌備相關事宜。176 隔年初，

伯汾決定將事務所設在臺北，並透過黃向蔡蓮舫請求創設費用二、三千圓，得其

許諾。177 此後，蔡盡力協助，曾率伯汾出訪臺中市尹川中子安治郎，談論律師

開業事。178  

                                                 
16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30、331。 
16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67。 
16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80。 
16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404。 
16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8。 
17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42。 
17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44。 
17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50。  
17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56。 
17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294。 
175 豫備判檢事：指通過司法官實習後，於補上正式職缺的過渡期間，在司法省或法院、檢察署所擔任的

職位。此項資訊由曾文亮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17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296、438。 
17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4。 
17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59。 



76 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 

經過一段時間，伯汾又決定換到臺中開業，乃積極尋覓事務所地點，最後相

定古田出租的屋舍。179 為擴大宣傳，開業時將舉行招待會，為此蔡蓮舫積極與

伯汾討論。180 同時透過任職《臺灣新聞》漢文編輯的黃爾璇幫忙，計畫在報上

刊登廣告，一個月 15 次。181 但伯汾與黃旺成討論招待會細節時，本欲託黃轉告

蔡蓮舫支援設備費之事，因顧慮恐傷父子感情而作罷。182  

1924 年 6 月 1 日，在蔡蓮舫的協助下，律師事務所開幕，伯汾招待會在臺中

公會堂舉行。前一晚蔡蓮舫正好到公會堂參加皇太子結婚慶祝會，回來後即要求

黃旺成前往交涉，將裝飾留用於隔天招待會，183 可見其用心。當天來賓共百六

十餘人，並喚妓侍酒（日妓 4 人、臺灣妓 8 人），場面盛大。184  

然而，大全興業株式會社的股份持有問題，卻導致伯汾父子不睦，也使伯汾

與黃旺成決裂。該會社原是蔡蓮舫為解決對臺灣銀行負債而設，伯汾亦持有股

份，但會社年年虧損，債務甚至超過財產數十萬，伯汾得知後，極為失望。185 由

於會社經營不善，伯汾透過黃旺成，向蔡蓮舫表示希望減少所持股份，蔡為此大

感惱怒，經黃向其說明利害關係，才稍微緩和。186 但伯汾隨後又向蔡蓮舫否認

曾託黃旺成交涉減少所持股份，黃得知此事後，乃斥責伯汾「無人格，雖為學士

卻不足取。」廖貴認為有機可乘，極力慫恿黃旺成與伯汾計較。187 此後，黃四

處向友人控訴伯汾的不是，188 這亦是他對蔡家心灰意冷，日後選擇離開的原因

之一。 

綜上所述，爭產風波後，蔡蓮舫與二名養子的關係原已有所修補，但其後伯

湘因娶妾問題、伯汾因大全興業株式會社之持股問題，相繼與他發生衝突，使蔡

家養父子陷入貌合神離的狀態。 

                                                 
17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42。 
18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48。 
18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臺灣新聞》如今散佚，無法驗證。 
18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52。 
18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77-178。 
18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79-180；〈開業披露〉，《臺

灣日日新報》，1924 年 5 月 30 日，第 4 版。 
18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72。 
18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75、82。 
18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73。 
18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87-188、192、20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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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生子養護問題 

黃旺成在蔡家工作的 1920 至 1925 年間，伯淙正當 6 至 10 歲，處於學齡前

至上小學後的階段；泊淩則是 1 至 5 歲，為未入學的幼兒；至於 1923 年出生的

伯浚，尚屬嬰幼兒。 

伯淙出生於 1915 年，是蔡蓮舫第一位親生子，當時他已 40 歲，由於步入中

年才喜獲麟兒，自是百般呵護。 

在教育方面，蔡蓮舫聘請黃旺成擔任伯淙的家庭教師，每日上午上課約 2 小

時，189 科目包括漢文、國語、算術，190 偶爾下午還有唱歌和體操，191 希望伯

淙在學齡前先打下基礎。1922 年，當伯淙到了入學的年紀，蔡安排他進入臺中州

臺中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而非一般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事前更帶伯淙拜

訪校長，託其照料一切，顯見其用心。192  

在生活照顧上，伯淙若患病，蔡蓮舫便憂心如焚，即使只是小感冒，便允許

他不必上課，在家休養。193 伯淙如腹瀉，蔡則會分別找西醫和中醫前來診治，花

費鉅資亦在所不惜。194 某次伯淙咳嗽胸痛，蔡蓮舫更終日看護，195 父愛於此表露

無遺。較為嚴重的一次，是伯淙因攀折花木，導致中指受傷，必須開刀；醫生表

示中指的手術困難度極高，須全身麻醉。蔡蓮舫聞之心神不寧，擔心伯淙的中指

往後將無法伸展，便託黃旺成至醫院交涉，安排一等病房，幸好手術頗為成功。196  

此外，蔡蓮舫常在黃旺成的伴隨下，帶伯淙到戲院看電影、戲館聽戲，197 也

曾到臺北遊玩，在新北投泡溫泉、喝汽水，198 享受父子同遊的樂趣。 

廖貴對伯淙亦極為重視，管教較為嚴格；由於伯淙年幼，較為好玩，有時會

逃學，不上黃旺成的課。廖貴得知後，即厲聲責罵，可謂愛之深責之切，其後，

                                                 
18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96。 
19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47、148、165。 
19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94。 
19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14。 
19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66。 
19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70。 
19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415。 
19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64、165、197、200、201。 
19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98、307-308。 
19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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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淙有時雖仍想逃課，但只要廖貴在，便不敢實行。199 有時廖貴也親自教伯淙

讀書，但若伯淙學習成效不好，她便會發怒，只得請黃旺成協助。200  

第二位親生子伯淩幼時曾生過幾場大病，蔡蓮舫均細心看護並聘請名醫診

治。1922 年 6 月，伯淩因連續發熱，先請醫師安田稻實注射，又請中醫診脈，但

情況仍不見好轉，只好住院，蔡蓮舫因忙於照顧，顯得不勝憔悴。201 同年 9 月，

伯凌忽起痙攣，先後找鄭邦吉、安田稻實、張灥生等醫師前來診治，但對於病因，

眾醫見解卻不相同，有說是肺炎，有說是毛細支氣管炎202 而未至肺炎者，對是

否該用特效藥也意見分歧。蔡知情後，大形驚惶而汗流滿面。203 其後，伯淩病

情略為好轉，似乎不是肺炎。204 但不久熱又再發病，陳茂堤認為是瘧疾，安田

稻實以為是支氣管炎之餘炎，蔡家認為安田之說較有道理，採用其藥方。205 兩

天後，伯淩病似痊復，嬉遊如常。206  

蔡蓮舫對幼子伯浚亦極盡呵護之能事。1923 年 9 月，伯浚忽然身體不適，蔡

蓮舫倉皇之間誤將酒精當作潤滑油，替他灌腸，幸好酒精放置已久，成分已變稀

薄，又曾泡過水，故無大害，後請安田醫師前來洗腸。207 隔年 3 月，伯浚因咳

嗽稍微發熱，蔡蓮舫即寢不安席，早早起床擔任看護。208 之後，伯浚因出現盜

汗及水便症狀，蔡蓮舫請安田醫師前來看診，安田認為並無大礙，主張自然療養，

不可全依賴醫藥，但蔡因愛子心切，仍堅持用藥。209  

三名親生子中，伯淙於 1941 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化學科。戰後，

1946 年代理高雄市政府總務科科長，又兼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高雄

市分會總務組組長，之後任臺中市中區區長，1947 年代理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 

                                                 
19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6。 
20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66。 
20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97、198、202、208。 
202 毛細支氣管炎：病變主要發生在肺部的細小支氣管，也就是毛細支氣管，通常是由普通感冒、流行性

感冒等病毒感染引起的併發症，也可能因細菌感染所致，是兩歲半以下嬰幼兒常見的一種急性下呼吸

道感染，臨床症狀似肺炎。 
20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04。 
20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06。 
20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10。 
20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314。 
20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25。 
20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07。 
20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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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930 年代初期蔡蓮舫與蔡伯淙、蔡伯淩、蔡伯浚合照 

資料來源：〈蔡蓮舫家族文書〉。 

長。1951 年原欲競選臺中市長，但因中國國民黨已有提名人選，為求黨的團結，

乃忍痛退出，後被派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檢驗局臺中分局分局長，1952 年當選中

國國民黨臺中市第五區黨部直屬第四區分部第五小組小組長，210 黨政經歷堪稱完

備。至於伯淩，大學畢業後曾於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保險公司等處任職；伯浚則

留學日本，大學畢業後，進入臺灣土地銀行，未幾辭退，自營梧桐木板輸出商行。211  

綜上所述，蔡蓮舫對兩名養子頗為照顧，爭產風波之後，他仍協助伯湘進入

臺灣銀行，幫忙伯汾在臺中開設律師事務所，但伯湘因娶妾問題、伯汾因大全興

業株式會社持股問題，相繼與他發生衝突，導致養父子之間心結日深。反觀蔡蓮

舫對伯淙、伯凌、伯浚三位親生子均疼愛有加，特別是當其生病時，總不惜金錢，

聘請名醫到府診治，並不辭辛勞親任看護，父愛流露無遺，與對待養子相敬如賓

的態度截然不同。 

                                                 
210 「臺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卒業證書」、「高雄市政府派令」、「臺灣省接收委員會日產處理委員會高雄市

分會派令」、「臺中市政府令」、「臺中市政府派令」、「為臺端呈請撤銷候選人登記放棄競選乙案查照

由」、「臺灣省政府派令」、「薦任狀」、「中國國民黨臺灣省臺中市委員會小組組長當選證明書」，〈蔡蓮

舫家族文書〉。 
211 蔡江澤著、蔡鎮國提供，〈清水蔡源益順、蔡源順兩家世譜並先世祖之事蹟功德略誌〉，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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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親戚之關係 

蔡蓮舫在家中除與廖貴及諸子互動密切外，與妹夫林烈堂、女婿林祖壽也時

有往來，可見蔡家與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均有密切的聯繫。不過，蔡蓮舫曾因祭

祀公業管理人的問題，與同屬「蔡源順」派下的蔡惠如對簿公堂。 

（一）霧峰林烈堂家族 

林烈堂乃蔡蓮舫妹夫，日治初期資產約有 70 萬圓，1901 年任臺中廳參事，

1902 年獲授紳章，212 1914 年由於糾合地方請設臺中第一中學校，並捐贈 2 萬圓，

獲日本賞勳局頒授紺授褒章。213  

林烈堂、蔡蓮舫兩人在事業上也有合作，1909 年共同投入資本四、五十萬，

組織中部製糖會社；214 1912 年又共同發起帝國信託株式會社。215 此外，兩人同

樣居住臺中市新庄仔庄。因此，雖然 1920 年代初期烈堂原配蔡佩錕已過世，但

兩人仍繼續往來。烈堂經常至蔡家談論時事與經濟，例如英日同盟、太平洋會議、

吳佩孚等議題，216 也曾與蔡蓮舫共同讚譽曹錕當選總統之合宜，並稱讚其丰姿、

本領都不錯。217 有時林、蔡兩人也感嘆經濟之蕭條，以為斷無回復之日。218 然

而，即使互動密切，蔡蓮舫私下卻批評烈堂為人笑貧妒富，全無友誼。219 廖貴

更是對烈堂不抱好感，認為他輕諾寡信，慳吝成性，導致蔡蓮舫亦受其虧。220  

前已述及，1923 年年底，廖貴與林烈堂家族同往上海，不久自上海寫信回家，

談及她與烈堂夫婦（指烈堂與其妾何美）感情不睦，受其冷淡對待，途中巧遇爪

                                                 
212 鷹取田一郎編，《臺灣列紳傳》，頁 183。 
213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錄，〈林垂凱先生訪問紀錄〉，頁 8。 
214 〈新設糖社〉，《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4 月 3 日，第 3 版；〈中部雜信〉，《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5 月 7 日，第 3 版；〈中部雜信〉，《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5 月 20 日，第 3 版。 
215 〈信託會社成立〉，《臺灣日日新報》，1912 年 4 月 27 日，第 4 版。 
21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81-182、188、288、373。 
21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356。 
21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66。 
21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230。 
22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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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副領事陳以益，221 極受照料，乃決意與陳同往北京。222 此事使廖貴與何美結

下樑子，回臺後，廖貴時常向人訴說何美如何可惡、如何無禮，223 兩女衝突之

事，也成為蔡家職員茶餘飯後閒談的話題。224 隔年 10 月，廖貴甚至專程到林烈

堂家，與何美吵架而回。225 由於廖貴與何美有嫌隙，日後黃旺成與錢澤身出席

烈堂 70 歲生日壽宴時，廖貴大表不滿，認為不應接受林家的邀請。226 但兩女結

惡，似未影響蔡蓮舫與烈堂的情誼。 

林烈堂與蔡佩錕所生之子垂珠，因其為蔡蓮舫外甥，亦與蔡家的關係密切。

垂珠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科，227 1924 年 10 月初，其妻日人永島清子過世，垂

珠因過於傷心，以致住院；蔡蓮舫至醫院探望後，見其情況嚴重，得烈堂諒解後，

帶回家親自照料。起初垂珠仍精神恍惚，言談全無條理，蔡整天為照顧他而大形

忙碌。228 其後，垂珠日漸復原，229 曾針對蔡家家庭問題向蔡蓮舫獻策，主張為

親生子打算，可與元配離異，將廖貴升格為正室。此主張正中蔡蓮舫下懷，乃「樂

聞之、心服之、褒獎之。」230 可見他對外甥照顧有加，亦樂於聽聞其看法。 

烈堂之堂弟林獻堂與蔡家也有一些互動。1920 年代初期，獻堂正為臺灣議會

設置請願運動奔走，但蔡蓮舫向來與日本當局關係密切，對獻堂有些許顧忌。某

次，獻堂應請願同志之邀，乘火車到臺中，蔡為免被日方貼上標籤，斟酌許久，

仍不知是否要到車站迎接，詢問黃旺成意見後，才決定前往。相較之下，林烈堂、

吳鸞旂皆不敢往。231 為宣揚設置臺灣議會的理念，林獻堂曾專程拜訪蔡蓮舫，

                                                 
221 陳以益：曾任中華民國駐爪哇副領事，著有《爪哇鴻爪》（又名《南洋爪哇島見聞錄》）一書，1924

年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印刷局出版。 
22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年》，頁 430。 
22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08。 
22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40。 
22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14。 
22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78。 
227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錄，〈林垂凱先生訪問紀錄〉，頁 13。 
228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16。 
22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18。 
23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21、323、324。 
23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44。﹝按：林烈堂之子垂凱表示，

林烈堂認為林獻堂已全心投入政治運動，且霧峰也有多人參與，那就不差他一個人，故將重點轉而投

注在教育上，希望藉由教育體系的建立，培養新的下一代來承接上一代的理想。參見許雪姬訪問、王

美雪紀錄，〈林垂凱先生訪問紀錄〉，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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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多時。232 獻堂祖母葬禮，蔡蓮舫亦出席，可見兩家交情。233  

其後，臺中市尹找蔡蓮舫詳談數次，要求他出面反對臺灣議會，加入公益會，

但黃旺成對此大表反對，蔡蓮舫乃決定不聽從市尹的意見，234 不過，仍會尊重

日人長官，不參與此運動。235 由此可見，蔡蓮舫雖是總督府禮遇優容的士紳，

因此與民族運動保持距離，但他對日人的指示也並非全然言聽計從，而是試圖尋

找一個平衡點。 

值得注意的是，林烈堂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深感畏懼，曾向蔡蓮舫轉述

辜顯榮之言，林獻堂若請願不止，將來必上絞臺。236 因此，烈堂與獻堂這對堂

兄弟之間，政治立場顯然不同。 

（二）板橋林祖壽 

蔡蓮舫女婿林祖壽因體弱多病，未多做事，1915 年雖曾出任板垣退助倡組之

「同化會」評議員，但不久即因不滿該會理事、幹事的行為而辭去。237 婚後包

括財產管理等事務，亦由其妻蔡嬌霞作主。238  

祖壽與蔡家的關係頗耐人尋味，他曾捲入伯湘、伯汾爭奪財產的紛爭，主因

其妻蔡嬌霞立場較接近兩位養兄。1921 年 12 月 7 日，又發生臺銀支店長土居正

次接獲投書，密告蔡蓮舫隱匿財產的事件，蔡家人均懷疑是祖壽所為。239  

雖然蔡蓮舫對他並不信任，但為人女婿的林祖壽仍代為繳納丈人蔡蓮舫須支

付臺銀的利息；240 蔡與臺銀交涉事情時，也常由祖壽負責擔保。241 兩家之間仍有

往來，1924 年 11 月，祖壽偕同其妻蔡嬌霞與其家長蔡伯湘至臺中，拜會蔡蓮舫

後，由廖貴出面接待，一起打麻將。242 同年 12 月 17 日、蔡生日時，各界送來

                                                 
23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83-184。 
23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35。 
23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22。 
23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26。 
23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62。 
237 〈評議員辭職〉，《臺灣日日新報》，1915 年 2 月 4 日，第 6 版。 
238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錄，《林衡道先生訪問紀錄》，頁 31。 
239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371-372。 
24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79-80、82、204。 
24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231、236、240。 
24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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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壽儀中，最盛大的即為女婿祖壽的 10 箱。243  

不過，林祖壽有精神方面的問題，1924 年即因此疾求醫，244 至 1925 年初，

更形嚴重，為專心靜養，家事全委託雇人。但不肖者卻乘機上下其手。舊雇人李

某乃與祖壽三妾共謀，欲分奪財產，兩人假借禱病之名，誘騙祖壽至觀音山西雲

岩，再用盡手段，逼迫他親書委任狀，後來李某即照該委任狀，製作印鑑，圖謀

不軌。另一雇人周某，亦趁祖壽生病，將重要文件攜帶回家，以謀取資財。傳言

指出，周某是與蔡伯汾同謀，祖壽可謂身陷險境。蔡蓮舫得悉此情後，為顧及其

女安危，曾遣雇員前往秘密處理，但後續情況不詳。245  

祖壽另有妾多人，育有宗賢、宗敬、宗慎、宗毅 4 子。246  

（三）蔡家其他親戚 

蔡蓮舫曾盡力調解家族間的糾紛，例如前述蔡江哲與其母的紛爭，經廖貴斡

旋才獲解決。不過，蔡蓮舫與蔡惠如、蔡江泗（大房長男敏川次子，1894-1965）

之間，卻曾因爭奪「蔡源順」祭祀公業的管理權而展開訴訟。 

「蔡源順」祭祀公業的由來，係 1867 年時，蔡時超撥出家產 200 餘甲土地，

設立祭祀公業，以奉祀蔡八來，並以八來創設之家號「蔡源順」為名。247 1908

年再改由蔡八來派下五大房，每房各出 50 石收益的土地，作為逐年輪流祭祀及

賽會之費。各房可推派 1 人，參加派下總會，由總會選出管理人，蔡蓮舫即為該

祭祀公業的管理人。248  

                                                 
24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391。 
24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31、136。 
24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20；〈謀劫故主財產〉，《臺灣日

日新報》，1925 年 1 月 20 日，第 4 版。林祖壽的精神問題往後仍未獲改善，1931 年 6 月間，他與蔡

伯湘連袂拜訪林獻堂，林獻堂便認為祖壽比過去來訪時精神更為錯亂。參見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

頁 185。 
246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錄，《林衡道先生訪問紀錄》，頁 31。 
247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流略誌〉，頁 2。 
248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流略誌〉，頁 3；〈管理人登記？消及管理人登記〉，大正 14年（1925）

2 月 4 日，收於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建置，「日治法院檔案資料庫」，臺中地

院，《獨民判決原本》，第 199 冊，頁 258，大正 13 年第 877 號，下載日期：2013 年 7 月 28 日，網址：

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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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日本法令規定，1923 年 1 月 1 日起，由於日本民法、商法等法律施行於臺

灣，禁止設立新的祭祀公業，對舊的祭祀公業，可依慣習存續，但須由管理人向

主管機關辦理手續，將祭祀公業轉變為財團法人。249 當時蔡家面臨的情形是，

若未辦理祭祀公業的法人登記，財產將變成分別共有，派下得隨時請求分割公業

財產，而非如過去依照祭祀公業的習慣，由全體派下同意始得處分公業財產。 

1924 年 5 月，由於蔡蓮舫主張派下成員若欲領取「蔡源順」祭祀祖先後所餘

收益，須全體成員蓋印，以免有人請求分割財產，乃與蔡惠如產生衝突。惠如認

為蔡蓮舫此舉，既不照顧族人，也不感念先人。250 此外，蔡蓮舫與蔡江泗亦不

和睦，黃旺成日記中曾記載蓮舫與江泗曾有重大衝突，251 雖然黃未說明衝突的

原因，但推測應與祭祀公業有關。同年 6 月，江泗、惠如等人召開派下總會，以

多數決為原則，選出江泗為新管理人，卻不為蔡蓮舫接受。此後，雙方陣營為祭

祀公業管理人的問題爭論不休，蔡蓮舫乃對惠如、江泗等親戚提出訴訟，不過法

院最後認為多數決做出的決議有效，判決他敗訴。252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造衝突的過程中，楊肇嘉曾擔任調解人的角色。肇嘉出

身清水「同發號」楊家，為楊澄若養子，而楊家與蔡家向來在清水當地存在競爭

關係。據楊肇嘉觀察，由於蔡家成員長期擔任牛罵頭區長一職，楊家久被壓制，

呈現委靡不振之狀，直到 1917 年，牛罵頭區長才轉由其養父楊澄若出任。肇嘉

乃決心振興楊家，但又不欲與蔡家發生衝突，因此，他決定盡量找機會，拜訪蔡

蓮舫、蔡惠如等人，以贏得蔡家的好感與敬重。253 楊肇嘉往後即經常出現在蔡

蓮舫家宅，前述伯湘、伯汾要求分產時，他即曾試圖調停。「蔡源順」祭祀公業

的糾紛，楊肇嘉也居中協調，並與黃旺成共同商議，黃乃向蔡蓮舫主張委任肇嘉，

盼其能圓滿處理。254 然而，由於蔡惠如態度強硬，不肯讓步，讓楊肇嘉頗感為

                                                 
249 曾文亮，〈臺灣法律史上的祭祀公業〉（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73、

79。 
250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59。 
251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52。 
252 〈管理人登記？消及管理人登記〉，頁 257；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

二四年》，頁 232、243、325、334。 
253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錄》（臺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頁 139-140。 
25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7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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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255 但其用心頗為難得。 

至於蔡蓮舫與蔡惠如，平日互動並不多，1924 年 7 月 2 日，惠如驅車欲出席

無力者大會時發生車禍，導致腿骨折斷住院，但蔡蓮舫並未前往探視。256 隔年 2

月，惠如因治警事件被判刑，蔡蓮舫也未多做表示。257  

綜上所述，在姻親方面，蔡蓮舫與林烈堂在事業上合作，烈堂也經常至蔡家

聊天談時事，兩人互動可謂密切，惟廖貴與烈堂之妾感情並不和睦。至於女婿林

祖壽，由於曾捲入伯湘、伯汾爭奪財產的事件，蔡蓮舫對其並不信任，但表面上

兩者仍維持合諧的互動關係。在蔡家其他親戚方面，蔡蓮舫與蔡惠如平日互動不

多，且因爭奪「蔡源順」祭祀公業的主導權展開訴訟，導致「蔡源順」號成員無

法同舟共濟，內部紛爭不斷。 

六、與其他家庭的比較 

在蔡蓮舫家中，廖貴雖為妾，但具有極高的地位，且常與蔡共同出席公開場

合；兩名養子伯湘、伯淙則在她生下親生子後，憂心地位不保，進而引發一場家

庭風波；在祭祀公業方面，蔡蓮舫與蔡惠如曾互相爭奪管理權。由於當時臺灣上

流階層普遍納妾，時常領養養子，祭祀公業亦普遍存在，故可將蔡家與其他家庭

做一比較，以呈現其特色。此外，在醫藥習慣方面，只要兒子生病，蔡蓮舫便接

連聘請西醫、中醫到家中診察，但由於各醫見解不同，反而造成困擾，此種醫療

行為亦可與其他家庭略作比較。 

（一）妾的地位 

日治時期一般臺人家庭，即使是正妻或續絃，也不乏常受丈夫斥責的例子，

遑論是妾。 

以曾在日記中紀錄蔡蓮舫家庭生活片影的黃旺成為例，他實際的生活及對妻

子的態度，顯然與蔡蓮舫大相逕庭。黃旺成常對其妻林玉盞不甚尊重，原因在於

                                                 
25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189-190。 
256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年》，頁 212。 
25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年》，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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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極愛乾淨，希望妻子能將家中整理地井井有條，並料理好三餐，但實況卻經常

讓他失望。例如 1926 年 11 月 1 日，黃旺成晚間回家時，發現無飯可吃，便認為

有如此的老婆委實可惱，而大發脾氣。258 同年 12 月 28 日，黃返家後，發現滿

室桌椅雜亂又不清潔，乃質問正在作女紅的妻子為何不整理，由於其妻的回答讓

他不滿意，認為全是混帳話，吃晚飯時便投箸擲碗大罵而出，更在日記寫下「這

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狀態，悲哀不悲哀呢？」259 又有一次晚飯後，黃旺成等了好

久才有熱水可洗澡，他又認為妻子笨蠢，自己只能猶如啞巴吃黃蓮般受委屈。260 

某晚黃出外理髮，回家後晚餐已冷不能吃，他又感嘆「這樣無熱的家庭怎麼好

住」，而改吃外食。261 事實上，是黃自己錯過晚餐時間，但他卻將過錯歸諸於妻

子。由於與妻感情不睦，黃旺成有時寧願獨宿織布工廠（離開蔡家後，黃開設友

聯織布工廠），他以為雖然夜晚枕冷衾寒，但也比陪伴「蠢婦」好的多。262  

櫟社社長傅錫祺對其繼室廖題的態度亦不佳，當廖題向他索取生活費時，傅

總是以「擲」的方式將錢丟給她，263 「擲」這個動作充分顯示他對廖題的不滿

與輕蔑，實難以想像為女主人受到的待遇。此外，廖題經常回娘家，且一去數日，

有時長達數月，這更引發傅錫祺的不滿，每對其大加斥責，甚至想將她逐出家門。264 

至於妾的地位通常更低，以霧峰林家而言，由於是舊家族，有一套特別的禮

儀做法，正妣、繼妣、副妣須恰如其分地扮演角色，例如副妣不叫嬸只叫姊；如

係婢女收房，即使已生下子嗣，正式場合仍不許坐，須在正室旁邊伺候；服飾顏

色亦有別。因此，妾之地位不如正妻，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法律上財產繼承等權

利亦較不受保障。例如林瑞騰之妾洪浣翠，在嫁給他之前，已與陳季良育有一子

陳瑚；瑞騰不喜陳瑚，不許母子同住，浣翠為此多次與他發生口角。之後，由於

瑞騰對浣翠行動多方束縛，且為尋找其子，乃逃離林家。林紀堂之妾許悅，在其 

 

                                                 
258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藏），1926 年 11 月 1 日，未刊稿。 
259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26 年 12 月 28 日，未刊稿。 
260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27 年 1 月 9 日，未刊稿。 
261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27 年 2 月 13 日，未刊稿。 
262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26 年 12 月 22 日，未刊稿。 
263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1919 年 8 月 21 日，未刊稿。此資料由許雪姬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264 廖振富、張明權，〈〈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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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與其子蘭生先後亡故後，甚至必須將其在法律上的地位由庶母改為生母，並在

其本姓前加一林字，才得以接管其子財產。265 而林資彬曾將替其生子，但未入

戶之妾連寶珠逐出家門，使其生活無依，幾經折衝後，資彬才同意支出 5,000 圓，

作為寶珠留學東京六年間之費用及扶養費。266 但其習性依然不改，幾年後又無

故將替其生下一子一女的下女林氏好逐出，即使林氏好提出訴訟，亦於事無補。267  

較為特殊的情形是林烈堂三妾何美，她平時極為得寵，且作風強勢，曾逼得

烈堂兩度欲自縊。268 而烈堂生病時，常未善盡看護之責，又時出橫逆之言刺激，

使烈堂痛苦萬分。269 某次烈堂患瘧疾，夜間欲起床小解時，不慎跌倒，家人皆

十分擔心，何美竟說她實對看護的工作無能為力，讓聞者大感意外。270 此外，

何美也會與烈堂聯袂出席公開活動，但在林階堂長子陸龍的告別式上，她以妾的

身分與烈堂一同拈香，違背禮法，即遭致《臺灣新聞》的惡筆批評。271 由廖貴

與何美之例可知，只要得寵，妾仍有可能在家中掌握權力，並活躍於社交界。 

而廖貴擅長社交，能與男性自然互動，此類女性在當時並不多。例如 1915

年 11 月 17 日，張麗俊原本欲偕同其妻何氏燕、情婦徐氏妹出席臺中廳長枝德二

的宴會，但他考量二女未見過大場面，難登大雅之堂，因徐氏妹連出席宴會的鞋

子都沒有，還要向他人借皮靴，乃阻止二人前往。事後張發現，出席宴會的婦女

僅有十餘人，且大多為日本官員夫人，而對自己的決定深感慶幸，因「山野之人

未嘗臨此盛事，畏之而汗顏無地也」。272  

                                                 
265 李毓嵐，〈林獻堂生活中的女性〉，頁 80-84、87-89。 
266 林獻堂著，許雪姬、呂紹理主編，《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99、404、454。 
267 林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344。 
268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年》，頁 185。 
269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2008），頁 359。 
270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六）一九四四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2008），頁 385。 
271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

代史研究所，2006），頁 77。 
272 張麗俊著，許雪姬、洪秋芬、李毓嵐編纂解讀，《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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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子與分產問題 

清水楊家、里港藍家均有養子在親生子出生後失寵或曾爭奪家產的案例，顯

示蔡伯湘、蔡伯汾並非杞人憂天。 

以清水楊家而言，楊澄若的正室無出，故收養養子作為補救，但第一位養子

不久便夭折，第二位養子緒助，因患過熱症，智力並不正常，乃再收養肇嘉。肇

嘉於 6 歲時進入楊家，起初被養父捧在手掌心，猶如天之驕子，整天圍繞在糖果、

糕餅堆中，婢女奉命陪他玩耍、逗其開心。不過，待養父側室生下天錫後，情況

便有所轉變。楊澄若從此冷落肇嘉，且不許他找弟弟玩，過去楊肇嘉要什麼有什

麼，有時連不想要的東西，也堆滿床頭，可是此後卻連日常用品都總是缺乏，他

只能認清現實，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同時，楊澄若的側室也母以子貴，因此得

寵，其房間不時傳出甜蜜的談話聲和開朗的嘻笑聲；反之，正室的房間卻如死一

般的靜、冰窖一般的冷，顯示楊澄若幾乎已將她遺忘。273 然而，待楊澄若病重自

知不久人世時，因發現肇嘉始終對他孝敬有加，因此在預立遺囑中，除曾為親生

子女購買的田產百餘甲各歸所有，不予計算，其餘田產按所有子女人數均分，連養

子肇嘉亦有一份。274  

屏東里港藍家的藍高川，最早奉祖母命與出身海豐望族的鄭萬結婚，由於無

所出，又娶大生意商人之女卜春金，一年之後，仍無懷孕跡象，乃於 1902 年領

養家鼎，但兩年後卜氏先後生下一子家精和二女錦綿、敏。1940 年 3 月，藍高川

過世，家鼎由於只分到他遺下 370 甲土地中的 13 甲，認為遺產分配不公，遂展

開爭奪家產行動，要求取得一半遺產。275 家鼎所持理由為自己是長子，理應分得

較多財產，但他年紀雖比家精大，戶口名簿上仍登載家精是長子、家鼎為養子；因

長子所得家產斷然較多，雙方因而爭執，於是告上法院。1942 年爭產風波宣告落幕，

家精在訴訟上佔得上風，繼承大部分土地，家鼎也小有斬獲，取得里港大厝及土地

大約五、六十甲，不過兄弟兩人從此便不相往來。276  

                                                 
273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錄》，頁 15-23。 
274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錄》，頁 202-203。 
275 許雪姬訪問、曾金蘭紀錄，《藍敏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9、19-20；

〈南部臺灣の名家 兄弟牆に鬩ぐ 藍家の財產爭ひ（中） 嚴父逝いて僅かに月餘〉，《臺灣日日新

報》，1940 年 5 月 7 日，第 5 版。 
276 莊景雅訪問、紀錄，〈藍昭光先生訪問紀錄〉（未刊稿），2013 年 3 月 2 日、4 月 12 日，於臺北亞蘿瑪

咖啡廳。感謝莊景雅小姐提供此則資料。﹝按：莊景雅小姐於 2013 年 7 月，以〈一個家族三個時代：

里港藍家的政經發展〉取得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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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祭祀公業紛爭 

和「蔡源順」祭祀公業的紛爭一樣，1920 年代初期，清水楊家同樣因祭祀公

業管理問題，發生嚴重衝突，當時楊家因貧窮的族人不少，一聽到祭祀公業可改

廢，很多人便展開爭產行動。楊家之祭祀公業有「楊同興」號約 4,000 石；「楊同

益」號約 3,000 石。其中，「楊同興」號由肇嘉養父楊澄若管理，後有族人出面，

要求做一次收支決算，同時將其解散，分配給各派下，但楊澄若不答應，族人即

準備提起訴訟。時任清水街長的楊肇嘉認為，祭祀公業不如自動解散，免得多耗

訴訟費用，也可省去麻煩，然而楊澄若十分堅持己見。後經肇嘉不斷說明並解釋

數月，他才勉強答應，使此事得以和平解決。277  

至於「楊同益」號，則由楊丕若管理，三、四十年間始終沒有收支決算，完全

由管理人一手支配，亦由楊肇嘉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將其解散，得以圓滿處理。278  

此外，板橋林家也曾發生祭祀公業的紛爭。板橋林家原由二房維源總理家

政，但日治後依日人的法律與習慣，較重視長房在家族中的地位，大房因此要求

掌理家政。其後，各房亦要求析產。為徹底解決財產問題，1910 年設立「祭祀公

業林本源」，擁 10 萬石租，大房持分 1/3，二房持分 2/3，三房持分 1/6。祭祀公

業最初由三房彭壽管理，但他因吸食鴉片並有種種浪費，甚至以公業之公益肥

己，因此必須處理分家的問題；待 1927 年柏壽接任公業管理時，已由 10 萬石租

減至 2、3 萬石。後來林家分家，是由臺北廳長井村大吉出面，將各房當事者請

到廳長辦公室，取出預先分好、各房應得分額等相關文件，強迫他們立即簽字，

使困擾林家各房的分家事件，在和平、公平的原則下解決。279  

（四）醫療習慣 

霧峰林家在家人病痛時，習慣接連聘請名醫至家中看診，與蔡蓮舫家類似。 

1929 年 9 月起，林澄堂發熱病危，林家起先找許炳雲診治，斷定為瘧疾，而

注射瘧疾藥。但一個月後獻堂認為，澄堂生病月餘皆服瘧疾藥，而熱不能除，想

                                                 
277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錄》，頁 173。 
278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錄》，頁 173-174。 
279 許雪姬，〈日治時期的板橋林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於張炎憲、李筱峰、戴寶村主編，《臺

灣史論文精選（下）》（臺北：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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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是瘧疾，便另請臺中醫院長津野田誠吾來看病。津野田檢查後，判定為腎臟

炎，但許炳雲主張仍服瘧疾之藥，獻堂不贊同，力主服用治療腎臟炎之藥。不過，

澄堂卻吃漢醫廖燕清所開之藥，無效，後再改服簡善服之藥。後來，在臺中市開

業的吉田清治也來診察，卻無法斷定病因。280 11 月初，澄堂改由黃朝清診察，

起初斷定是肺結核，照過 X 光後，又認為是腸病毒，再經驗血，發現是副傷寒。

其後，澄堂由許炳雲、施純錠施行鹽水注射，也考慮注射人血，但幾經折騰，12

月 3 日澄堂終於不治身亡。281  

蔡蓮舫家中的情形與前述家庭相比，可謂有同、也有不同。如廖貴這般握有

權力、且深得丈夫寵愛的妾，在當時較為少見，僅林烈堂之妾何美可略與其比擬；

至於養子地位在親生子出生後受到挑戰、分產時的劣勢則是較普遍的情形；祭祀

公業方面，1920 年代初期清水楊家同樣面臨嚴重紛爭，但以解散公業的方式，和

平處理。而板橋林家分產時，則由臺北廳長井村大吉出面仲裁，與蔡蓮舫家透過

臺中州知事加福豐次處理養子爭產事件相同，均借助日本官方的力量。在醫藥習

慣上，霧峰林家與蔡蓮舫類似，家人有病痛時，會接連聘請中、西醫數名至家中

診察，再判斷該醫師的見解是否有理，決定是否用其藥或用誰開的藥單，如此雖

花費鉅資，病人卻反而得不到有系統的治療。 

七、結論 

利用《黃旺成先生日記》探討蔡蓮舫與家人的互動，最大的缺點是日記記述

充斥黃個人的主觀看法，在資料的解讀上須極為謹慎。特別是黃旺成雖受過新式

教育，但仍有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從他對其妻的態度即可得知。此外，黃曾言：

「俗云月雖光不能曝粟，到底女人見識少。」282 因此，對廖貴此種喜發號施令，

又不嚴男女之防的非傳統女性自然缺乏好評，日記中屢屢以「牝雞」、「河東獅」、

                                                 
280 林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272-274、278、281、292。 
281 林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年》，頁 304、306、318、321-322、333。 
28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年》，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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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虎」、「陰人」等詞稱之。283 至於對廖貴言聽計從的蔡蓮舫，黃旺成則譏

其「徒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284  

其次，黃旺成在蔡家的時間僅 5 年，其日記涉及蔡家的部分仍屬有限，我們

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個橫切面，是較為可惜之處。不過，這五年間蔡蓮舫中年得子，

盡享天倫之樂，與廖貴及三名親生子有較親密的互動，與二名養子則開始產生心

結，在蔡家的發展歷程中，亦有其重要性。 

蔡蓮舫家最大的特色是身為妾的廖貴地位極高。正室吳黛雲出身彰化名門，

但僅生一女嬌霞，自 1918 年起住社口或到女婿板橋家居住，與在臺中市新庄仔

庄的蔡蓮舫分居，夫妻情感日益疏離；而林繡雲、張嫩雲二妾，由於未能生下子

嗣，早被打入冷宮。此外，蔡蓮舫之母已逝，此種情勢，造成接連替蔡生下 3 子

的四妾廖貴成為臺中蔡宅唯一的女主人，而能在家中獨掌大權。 

廖貴雖未曾接受正規教育，但在蔡蓮舫及家庭教師指導下，涉獵多種書籍，

能作詩、彈琴，加上她口才明晰、善於調解糾紛、又會打扮，成為蔡家受人注目

的焦點。其次，廖貴受男女社交公開思想影響，觀念較為開放，不以女子自居，

常與男子公開交際，並談笑自如，是一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 

蔡蓮舫對廖貴極為重視，會親自替她裝鴉片煙，甚至在廖貴鬧情緒自殺未遂

後，下跪賠不是；對其所生伯淙、伯淩、伯浚亦極盡呵護之能事，三子若有病痛，

每每聘請臺中地區名醫到家中診察，更不辭辛勞，犧牲睡眠，親自看護。蔡蓮舫

對妻、子的疼愛，以今日眼光視之，可謂好丈夫、好父親。 

前述情形，讓已成年的二位養子伯湘、伯汾深感不安，其長子地位似乎難保，

1921 年乃聯合正室吳黛雲、妹婿林祖壽，爆發爭產風波。此風波後來在日本官方

介入下平息，蔡蓮舫保證繼續補助二位養子的學費，且不與吳黛雲離婚，但養父

子關係已出現裂痕。 

最後，考察 1920 年代蔡蓮舫的家庭生活，可約略看出一些蔡家日後家道中

落的端倪。首先，日治初期蔡蓮舫屢次向日本政府獻金，所捐遠多於所得，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又因經營證劵金融生意失敗，導致財務出現漏洞，對臺灣銀行巨

                                                 
283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68、126、406、424、432。 
284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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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負債，但每年仍要繳納 2 萬圓的所得稅，遂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1920

年代前期正是蔡經濟較為困頓的時期，但他因中年得子，極為寵愛其妾與幼子，

在日用上並未多加節制，例如廖貴出國還聘請醫生隨行、小兒病痛即接連聘請名

醫到府看診等，此種生活習慣遂養成廖貴較為揮霍的習性，迨蔡蓮舫亡故後，廖

貴由於與達官貴人交際，開銷甚大，耗費不少田產。其次，蔡蓮舫兩位養子伯湘、

伯汾雖均學有專精，但爭產風波後，已與他貌合神離，且心存芥蒂，無法盡心為

蔡家效力。而在整個蔡源順家族方面，因蔡蓮舫與蔡惠如、蔡江泗等人爭奪祭祀

公業管理權，導致彼此交惡，難以同心協力。因此，隨著「伯仲樓」於 1935 年

中部大地震傾倒，「蔡源順」家族即走向沒落。 

 

圖六 清水蔡蓮舫家族世系圖 

資料來源：蔡鎮國先生提供，〈蔡源順世族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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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sai Lien-Fang, the descendent of Tsai Yuen-Shun’s family, was appointed as the 

mayor of Taichung District, delegate of Taichung City and of Taichung Prefecture. He 

was a prominent gentry in central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was also 

closely connected to and deeply respected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Like other prominent clans in Taiwan, Tsai Lien-Fang’s family faced clashes due to 

concubines and adopted children. Tsai Bo-Xiang and Tsai Bo-Fen, who were both 

adopted, worried about their family status being undermined by the birth of Tsai 

Lien-Fang’s own children. As a result, a dispute broke out over the family estate. Liao 

Kui, the concubine of Tsai Lien-Fang, who gave birth to three sons and had a background 

on Chinese studies, was good at resolving disputes. Hence, she was highly respected and 

remained a dominant figure in the family. While the Tsai family ha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ffluent eminent clans in Taiwan, it also showed a rather unique state of 

affairs with a concubine enjoying high status and commanding high esteem, a rare 

situation in those days. 

With referen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journals of Huang Wang-Cheng, 

family documents of the Tsai clan from The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the Taiwan Daily Newspap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life of Tsai Lien-Fang and his family in the 1920s. The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recorded in the journals of Huang Wang-Cheng, a tutor of 

the Tsai family from 1921-1925, offered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daily activ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Tsai clan. Photographs, appointment letters and award 

certificates of Tsai Lien-Fang were also precious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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